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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

族政权与国家整合研究?（项目编号ＬＳＹＺＤ２１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成文过程中得
到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俸

"

先生的慷慨帮助同时也感谢期刊匿名审查者所提供的宝贵修

改意见以及
D

春来
2

国信两位老师的耐心指导在此一?感谢

勐制的再生
$

———１５世纪後澜沧江以西区域政治体系演变研究

朱迪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提要

本文旨在解释１５世纪以後勐制和其他政治体系在澜沧江以西的

滇缅交界区域发展与演变的情况本文认为由掸傣首领的核心血

缘关所组织起的早期勐制在与地方传统政治体系相结合後经过

明清两代的发展在清缅战
)

结束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对地方具

有
"

控制能力的正式行政制度本文称这种制度为 ?勐／圈—寨 ?

制度这种制度与早期勐制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勐制相比结构和

性质上具备几个相对突出的特点即召勐权力向非核心血缘群体的

分让赋役制度和共享价值规范的礼仪等该制度在整合了区域
#

的各种制度的基础上突破族
-

界限对治下人群进行有效管理到

了清末这套区域
#

的行政体系又为过去?无国家?的山地首领们

)

取国家正式官职时所使用形塑了区域
#

的某种?正统话语?

成为区域
#

通用的政治手段和地方首领行为准则进而构建了一套

独特的边疆政治秩序

关键词勐制召勐山地首领?勐／圈—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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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勐?①　一般被学界视作掸傣民族最核心的政治组织单位②　它是以地

域边界为基础由血缘所规定的世袭 ?召勐 ?③　和其弟兄统治的村寨所组成

的共同体以盆地定居水稻种植和?寨神??勐神?崇拜为特点同时

也是一种富有边界弹性组织散的早期国家模式被研究者称作?勐制?

牗Ｍｕａ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ｅｓ牘④　这种模式曾广泛分?於东南亚缅甸北部至印度阿萨姆

泰国老挝和越南部份地区以及我国滇西滇南一带表现为 ?诸勐林

立??大盒套小盒?牗ｅｍｂｏｘｍｅｎｔ牘的外在形态⑤　元朝以後在中国境
#

的澜沧江以西滇缅交界的地域社会中这样一种?勐?的传统与王朝国家

的土司制度相遇?被中央王朝不断改造成为大一统秩序的一部份⑥　以

耿马孟定勐勐等摆夷土司⑦　为代表的地方统治者长期具备中央王朝官员

和掸傣?召勐?的双重身份其合法性一方面来源於中央的
3

封一方面又

源自其家族血统在勐制中神圣性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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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勐?与?猛?在各类史料和研究中经常混用为傣泰民族语言中 ?ｍ３１?的音译

耿马地区手写傣文作? ?标准版印刷体德傣文 （德宏傣文 ）写作 ? ?下文

除直接引用史料外统一使用?勐?字

龙晓燕〈勐曼陀罗与大一统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思想战线》２０１８
年第５期页２２—２３
召中文史料中亦作?诏 ? ?昭 ?等傣语发音为 ?ｃｈａｏ／ｓａｏ?可以通俗理解为
?王?但具备神圣意味和贵族血统?召勐?字面翻译即为?某地之王?而管理

数勐数十勐的君主称?召贺罕?但由於?勐?概念上的伸缩性（?大勐套小勐?

见注释１５）?召勐?也可以指?召贺罕?本文在特指时使用?召贺罕?（比如耿马
土司）在通称时使用 ?召勐 ?一词特此

.

明按 《百夷传 》其下称思仑发曰

?昭?犹中国称君主也见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昆明云南民

族出版社１９８０）页６７
华思文《泰傣民族发展中的勐文化 》（昆明云南大学未刊博士论文２０００）页
３—４
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牞ＦｒｏｍＬａｗａｔｏＭｏｎ牞ｆｒｏｍＳａａｔｏＴｈａｉ牶Ｈｉｓｒ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ｓ牞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牞ＭａｒｉａＭａｇａｎｎｏｎ
ａｎｄＧｅｈａｎＷｉｊｅｙｅｗａｒｄｅｎｅ牗Ｃａｎｂｅｒｒａ牶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牞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牞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ｉｔｙ牞１９９０牘牞３５．
龙晓燕〈勐曼陀罗与大一统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页２９—３２
?摆夷?沿用清王朝对边疆掸傣族群的称呼本文用以界定中缅战

)

後澜沧江西岸被视

作?
#

地土司?的那部份具备勐传统的土司政权参见王春桥〈明清云南西部边地土

司?
#

外?分际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页８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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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人类学研究曾将勐制视作泰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一种影响和後

果早期研究者如Ｄａｖ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专注於泰国北部的各类神话与仪式的研究

对?勐?的仪式中所具备的神圣性进行讨论继而涉及到泰人社会中的各类

社会组织⑧　这影响了此後勐制研究的趋势使後来的研究者多偏向勐制
#

部各类组织和仪式的文化解释华思文继承了这一研究传统详细地探讨了

傣泰民族文化中勐制的建立以及 ?勐权 ? ?勐神 ?等问题他们均将

?勐?视作泰傣民族扩张的
(

物关注不同地域的勐
#

部具备的一些共通

的文化属性⑨　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意识到这种将勐制和泰人直接?钩的

联想是存在问题的例如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ｄｅｎｏｃｈ等人在对老挝北部一个很典型的

勐进行研究後认为该地 ?勐 ?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由非泰人建立的?

且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运行良好瑏瑠　事实上早在利奇对缅甸高地进行研究

之时就曾指出河谷地带掸人政权的扩张要归功於小规模的军事殖民和山

地原住民长期的经济互动而不是傣泰民族所宣称的 ?大规模军事征

服?瑏瑡　

这样一来勐制就不能被解释为由某单一族群所创造的某种固定制度

而是在历史中由杂族群和政权共同塑造的一套特殊政治体系而在不同的

区域勐制的
#

部也千差万
-

学界一般认为由傣泰民族所建立的比较

成熟的政治体系 ?勐 ?自１２１３世纪开始就在云南腹地至印度越南缅

甸泰国等广阔的山间平坝中陆续崛起但在云南澜沧江以西直到缅甸边境

的?故金齿地?
%

在１５世纪之後仍陆续盠现出一些新的勐政权这个过程

甚至持续到勐角董（现沧源县）建立的１８世纪中期以耿马（现耿马县）

勐勐（现双江县）勐缅（现临沧市临翔区）为代表的小勐拥有非常相似的

建勐和发展历程同时这些地区的勐制作为一种地方性王权或政权系统

此前很少被研究者单独注意而倾向於将其放在土司制度的框架中进行讨

勐制的再生
#

７３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ｖｉｓ牞Ｍｕａｎｇ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牶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ｈａｉＭｙｔｈａｎｄＲｉｔｕａｌ牗Ｂａｎｇｋｏｋ牶
Ｐａｎｄｏｒａ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８４牘．
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牞ＦｒｏｍＬａｗａｔｏＭｏｎ牞ｆｒｏｍＳａａｔｏＴｈａｉ牶Ｈｉｓｒ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ｓ牞３５．
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ｄｅｎｏｃｈａｎｄＴｏｍｉｔａＳｈｉｎｓｕｋｅ牞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Ｍｕａｎｇ牶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ａＴａｉＰｏｌｉｔ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Ｌａｏｓ牞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牶１牗２０１３牘牶２９６７．
埃德蒙·Ｒ．利奇著杨春宇等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
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页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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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忽略了其
(

生与流变的地方性知识瑏瑢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该地区几个?勐?
#

部政治实践的研究发现这些政

权的勐制具备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位於统治中心的召勐们向非血缘群

体的村寨联合首领们持续地分让权力形成了规范的?圈?的制度二是被

?中心勐?（即?曼陀罗?瑏瑣　体系中的中心政权）所统治的?附属勐 ?瑏瑤　和

?圈?同样需要作为基本课
N

和差役单位承担作为共同体一员的基本义务

在其中生活的人群通过这样的制度化方式被管理起来三是?中心勐?的召

勐与?圈官?进行盷期性的礼物交
7

和山地首领们在?危机时刻?所进行的

联盟仪式构成了区域
#

政权系统重要的共同价值规范更引人注意的是

这些中心勐的统治者们都或早或晚地被中央王朝
3

封成为正式的土司在这

片区域勐制的建立几乎和土司制度的建设同步进行同时土司制度的建设

也影响了勐
#

部结构的演变勐制的这些特点在过去重视文化解释的?勐?

的研究中经常被忽视但事实上它们是支
R

勐制延续至近代的重要前提同

时也是中国整合西南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於１４到２０世纪中国云南澜沧江以西地区的勐制发展

和变化探讨该区域勐政权
#

部的行政架构治理方式以及演化过程以期

为广泛分?在东南亚的勐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深入的理解?为西南地区

历史上的政权整合问题提供鲜活实证本文认为对当地社会来
.

无论是

勐制还是土司制度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成型融合乃至於变形再

造的正如明清王朝国家通过
3

封掸傣的召勐成为土司以对边地进行管理一

　　

７４ 朱迪

瑏瑢

瑏瑣

瑏瑤

本文中所出现的 ?地方性知识 ?概念
S

胎於 Ｇｅｅｒｔｚ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对於人类学经典问题
?ｅｍｉｃ?和?ｅｔｉｃ?的思考即从行为者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化在这种方法的指导
下傣文资料的使用是必须的因为其代表了书写者对本地社会的理解因此本文的写

作中特
-

关注本地人群主体性以及他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活动的重要性以期达成对该区

域历史更深刻的理解

关於?曼陀罗?体系可参考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

文化从原始社会到１９世纪初 》（下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页１９１—
１９２Ｓ．Ｊ．Ｔａｍｂｉａｈ牞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ｑｕｅｒｏｒ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ｎｏｕｎｃｅｒ牶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７６牘牞
１０３１０４
关於?中心勐?和?附属勐?的关笔者同意龙晓燕的观点即?从空间上看一片

区域中总有一个中心勐其周边呈放射状地分?着附属勐甚至附属勐还会有更小的勐

依附於它於是形成了一个松散的 ?王圈 ?? 参见龙晓燕 〈勐曼陀罗与大一

统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页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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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这些召勐们成为王朝的正式官员担负着?世代看守藩篱?之责後

同样也利用该区域过去以村寨联结为基础进行人群动员的社会机制通过对

土司制度某种程度的模仿和再造?
3

封?诸多村寨联合体的首领形成了

?勐／圈—寨?这一新的稳定的和更符合现实的治理模式最大限度地管

理明清以後所辖区域中杂的人群?且使用这套方法与仍保有村寨联合传

统的山地族群的首领们进行对话与交涉利奇认为山地的克钦人一有机会

便会试图模仿坝区傣泰民族首领但碍於现实总是以失败告终瑏瑥　但是在本

文所讨论的区域
#

所呈现出的历史图景则是召勐们在改造本土社会
#

部结

构的基础上通过礼物交
7

等仪式行为努力创造一套区域
#

通行的政治语

言?利用其铺展自身的威望和领导范围最终影响该区域 ?正统 ?瑏瑦　政治

话语的确立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滇缅边境越来越多

的山地族群首领开始模仿这一套基於勐制形成的政治话语和治理模式?向

中央政府寻求正式的制度
#

身份他们一方面利用过去地方上村寨联合的传

统整合人群一方面又借用自的?大印?等权力象徵物宣告自身的政权合

法性不少山地首领被朝廷正式
3

封为?土都司??总管?成为地方上

的实际控制者而无论他们最终有无获得正式的官员身份这些当权者都被

当地人视作?土司?

另外对於澜沧江西岸至缅甸高地这一杂区域的研究学界历来拥有迥

?的学科研究路径民族史擅长对单个民族的形成融合以及民族关等问

题进行研究西南边疆研究倾向於国家施治的政治史研究包括土司的建

置土司与国家间的关等而人类学则以小范围
#

单一族群的文化分析和

民族志的书写见长在此基础上本文出於回到历史现场避免现代民族观

念对历史研究影响的需要试图以在区域历史中发挥能动性的 ?召勐 ?和

?山地首领?两类统治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方

法勾勒该区域社会的变迁通过对地方传
.

熟语等多样文本的分析阐

　　

勐制的再生
#

７５

瑏瑥

瑏瑦

埃德蒙·Ｒ．利奇著杨春宇等译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
究》页２１３—２１６
需要

.

明的是此处的?正统??不是指历史上中央王朝的?正统?而是被当地社会

接受了的?正统?———正确的合乎地方规范和礼仪的因此笔者对此处及後文中的

?正统?一词加上了引号希望在不至於
(

生误解的前提下能
+

精确地传达文章本身要

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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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他们在历史上共同构建出一套区域
#

通用的政治话语和行为准则的实践

过程

二?勐?和?寨?澜沧江西岸的两种政治传统

区域史的研究者认为?区域?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区域史研

究的旨趣之一就是要求研究者努力把共时态的空间结构还原成历时性的历史

过程瑏瑧　因此本部份首先会对澜沧江西岸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群生计模式和

政治组织进行简单地梳理以便读者理解勐制在这片区域建立发展之初所

面对的情癋

（一）血缘稻种与摊派１４—１５世纪澜沧江西岸勐制建立之初的特点

由於史料的相对匮乏我们很难解澜沧江流域在?诸勐林立?之前完

整准确的社会面貌但仍可根据史料和传
.

勾勒出过去大致的人群组织形式

和政治生态尤以傣族有关建勐的材料中包含的讯息最为丰富以现在的云

南省双江县即过去的勐勐土司（土巡检）为例这块区域在有?召勐?之

前就存在杂的人群和政治生态?且在建勐之後改变了原本的社会结构与

政治组织形式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中载?勐勐土巡检罕恩诏其先罕甸元

末明初开荒土招集夷民建立村寨
'

皆
T

服推之为长 ?瑏瑨　这同

勐勐地方史志中记载的建勐过程是相吻合的据傣文史料 《勐勐土司世

系》瑏瑩　罕甸此人为勐卯派去勐献瑐瑠　任召勐一职的罕章的兄弟他於傣７４７

７６ 朱迪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２００６年第９期页１９—２８
周锺瞸等纂牛洪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卷
７〈土司考一〉页６７１
本书由原任勐勐土司署召法（官员）的宋子皋（１９１１年出生）先生在职期间所著成书
於１９４６年後於１９８８年由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组织翻译１９９０年正式出
版傣族土司衙门有专职的文官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撰写相关奏摺和文书以及地方志

的书写如《利赫勐》（地方史）《利数董》（祭文其中也有地方历史的记载）

一般的书写方式是整理前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加入较近时期的历史形成新的档案以进

行传承本书亦为同一性质即在任官员结合前代的资料进行撰写的历史文献

勐献位於今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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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３８５）瑐瑡　自勐献告
-

其兄罕章率部
'

前来景庄瑐瑢　的勐库瑐瑣　开建城瑐瑤

　当时勐库只是个小地方?一条小河绕城缓缓东流山
U

坝边腊人缅人

的村寨星星点点?罕甸到了之後?开垦荒地种植农田经商贸易分

封
'

协纳瑐瑥　管理农奴百姓?瑐瑦　

在罕甸开勐库时过去的勐勐已存在杂的人群和政治组织（见附图

１）

到那时我们的地方分为两方三个势力山区的民族还
3

有全归附景庄东部的山区是允养的辖地住着腊人汉人只

有勐库和四排山归附景庄坝尾山区宽又广全归景庄来统辖

各个山头各有主山区的缅人只承认允养头人是他们的首领从

大蚌江到打黑江瑐瑧　是允养的地界西部从勐库四排山到南

直茫阮赛罕瑐瑨　归景庄管瑐瑩　

根据《勐勐土司世系》所谓?勐库和四排山归附景庄?指的是最

初在东边的澜沧江和西边的四排山之间这块狭长的?山地坝子?区域
#

西

边区域是由名叫混罕胆瑑瑠　的?景庄之主 ?统治的罕甸作为勐库的召勐其

实是外来人最早依附於混罕胆他率
'

人至此３４年之後让位给长子思汉

梅思汉梅成为新的勐库之主思汉梅在传
.

中颇有才他不但?畜养水

勐制的再生
#

７７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原文备盰傣７４７年为西１４１６年应该有误此处按照傣西之
7

算改为西１３８５
年

景庄现临沧市双江县沙河乡

勐库现临沧市双江县勐库镇位於沙河乡以北

从原文?景庄的勐库?这种写法能推导出该地较早的名称是?景庄?是一片较大的

区域囊括了後来被称作?勐库?的坝区

协纳指勐制中召法召朗等和土司有亲缘关的各级官员的总称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 《勐勐土司世系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页
１０７—１０８
大蚌江指澜沧江的一个渡口位於现在的景县与双江县交界处打黑江即小黑江

（历史上称辣蒜江）位於现双江县南

南直茫阮赛罕均在现双江县邦丙乡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２０—１２１
按《勐勐土司世系》?混罕胆?又称?法龙罕胆?其中?混?和?法龙?和傣语中

的?召勐?类似为一种对王的尊称?罕胆?则是此人的名字参见宋子皋著刀永

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１７

Ｃ
Ｍ
Ｙ
Ｋ



牛群捋起裤
U

亲自把田耕 ?同时还带人开发了另外一个 ?大荒坝子 ?

（即现在双江县治所在地）?建勐此後思汉梅甚至取代了混罕胆成为景庄

新的统治者瑑瑡　

在景庄和勐库东边的允养同样经历了一个建勐的过程《勐勐土司世

系》记载如下

允养地方
3

有土司只有法洪法腊遮两位头人带领百姓耕

田种地办理地方大小事常受山区缅人的侵袭缅人腊人瑑瑢　常

动戈骚扰允养头人百姓遭战祸……两位头人
3

奈何只好

共同来商议?口同声得结语地方无主才遭缅人抢掠允养协纳

来商量派人出使耿马求官种瑑瑣　

可以看出允养这个地方过去是
*

有土司（?召?）的但
%

存在能
+

统领民
'

的头人直到允养人前往耿马迎来一位 ?官种 ?瑑瑤　地方有了 ?主

（召）?允养才成为一勐即 ?勐允养 ? ?请官种 ?的
.

法流行於双

江耿马等地实际上揭示了勐制的一大特点即以贵族王室血缘确定统治

合法性的传统同上文开景庄的罕甸一
$

类似允养也请来了一位具备

?神圣血缘?的?官种?这证明勐制在早期发展阶段必然是由一个具有

神圣性的家族所统领的

对於这个?有了召?的过程耿马地方史书中的记载与勐勐有所不同

耿马土司罕真法在位时（１４４２—１４６３）勐库景庄允养等地抗拒向勐谷

土司（景东土司）缴纳贡赋因此作为勐谷姻亲的耿马出兵对这几个地方进

７８ 朱迪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１７
缅人腊人在这眧均指山区少数民族实际上当地汉人也将傣族称为 ?缅 ?而

?腊?主要是对佤族的蔑称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２２—１２３
所谓?官种?按《勐勐土司世系 》所记 ?皇帝下令明文规定的土司头人是世袭官

种?参见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 《勐勐土司世系 》页９８ ?官种 ?由傣文

? ?翻译而来本意为?王室家族成员?但不特指男性还是女性结合历史

情境孟定勐勐镇康耿马等澜沧江西岸的罕氏土司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勐卯

（麓川）?且这些土司家族之间互相
#

部通婚（可参考马健雄〈明清时期掸傣土司

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思想战线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页１９—３２）而
且根据土司承袭规则只有男性可以继位因此该区域文献中被翻译成汉文的所谓?官

种?一词应特指麓川一
$

的罕氏家族男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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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事?领此後於１４７９年派出耿马土司的侄子罕俊法到勐勐做 ?召?管

理地方瑑瑥　但无论如何?勐?之所以成为?勐?是因为?召?的存在

而在傣族人的观念中?有土司走过的地方才能被称作勐?瑑瑦　

不过允养建勐的过程实际上颇为曲折根据 《勐勐土司世系 》的记

载他们前後向耿马求了两次?官种?因为第一任召勐被当地人杀掉了

该事件前因後果如下

罕真法上任一百八十天到了十冬腊月他口是心非向百姓

派款又派粮每家每
0

出金又出银以村按
0

来摊派每
0

出银二

钱三钱五钱不等不论省和圈不论村和寨坝区和山区寨

寨都要出银两城眧的官员坝头坝尾的百姓个个都反对从

古至今允养这地方经历几世代
3

有派过盐和米……作为门

0

款全勐共负担四百九十六两五钱……两位头人开口如令传协

纳头人行动忙取来绳索将罕真法土司捆绑……活活死在荒野

上瑑瑧　

第一任?召?被原本的头人和百姓杀死这种土著居民抗拒向召勐缴纳

赋
N

的传
.

在傣族地区十分常见按
J

摊派钱粮是早期勐制（勐政权）非常

突出的特点明代《百夷传》有载

（麓川平缅）无仓
4

之积无租赋之输每年於秋冬收成後

遣亲信往各甸计房屋徵金银谓之取差发每房一间输银一两或

二三两瑑瑨　

不少研究都注意到了傣族地区的这种?负担?体系即指傣族百姓按
J

为单位所承担的劳役差发官租和各类摊派江应睴将这些名目繁多的?负

勐制的再生
#

７９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耿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耿马文史资料·第二辑》（
#

部资料１９９２）页４
?有土司走过的地方才能被称作勐?一

.

来源自笔者２０２２年９月在耿马进行田野调查
时对耿马县发贺村罕云霞进行的访谈罕云霞女１９５３年生耿马２３代土司罕富廷
之妹的女儿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２７—１３０
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页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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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视作影响傣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瑑瑩　但从勐勐发展的历程来看向民

'

收取定额课
N

的勐制最终被区域社会所接受在某个历史时期
#

这种

?负担?体系是支
R

区域经济的重要制度同时从杀死收
N

的?召?到接

受这套规则暗示着在当地社会稻作技术的推广带来了物质财富积累的可

能

过去山地的族群?不拥有在低地大面积种植水稻的技术正如 《百夷

传》中所谓 ?蒲人阿昌哈剌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

食?瑒瑠　据《明史》

顺宁附境有猛猛勐撒猛缅所谓三缅也猛猛最
5

部落

万人时与二猛为难其地田少箐多射猎为业瑒瑡　

可见明中期勐勐 ?最
"

?时地方上的情癋还是 ?田少箐多射猎为

业?由此不难推论在罕甸初到时此地正处在水稻种植技术开始推广山

林开发的历史节点根据江应睴对傣族农业生
(

的研究在唐代时德宏和

西双版纳就已经开始使用大象耕田种植水稻而明代以後由於
#

地大批

农业人口盠入先进的生
(

技术也被带到傣族地区当时的勐密等地区已经

开始使用金属犁和牛耕瑒瑢　

再有根据杨筑慧的考证傣族过去所生
(

和食用的水稻为?糯稻?

这是一种历史悠久?被人类驯化的品种而根据是否将其作为主食杨筑

慧也提出了?糯稻文化圈?的概念?指出东南亚主要食糯民族与栽培稻传

入东南亚地区的线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正是这些百越族群的後裔将糯稻栽

培技术带到了他们现在的居住地栽培稻一度成为他们主要的粮食作物瑒瑣　

也就是
.

拥有糯稻种植技术的人在迁徙定居的过程中也将他们过去所

从属的政治制度到新的家园即某地勐制建立之肇始

８０ 朱迪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江应睴《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３）页３０９—３１１
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页１５２
张廷玉等撰 《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卷３１３ 〈云南土司一 〉页
８０８０
江应睴《傣族史》页３３７—３４０
杨筑慧 〈文明与互砲 ?糯稻文化圈 ?及其变迁管窥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６期页６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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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德宏西双版纳拥有大面积易於耕种的平坝不同本文所探讨

的区域虽同样处於
V

断山
$

向南的延伸地带但海拔高平坝面积较小

总体来
.


*

有那
4

优越的水稻种植条件这可能也是该区域勐制建立较晚

的原因

总之在景庄和允养分
-

迎来自己的?召勐?正式建勐之後思汉梅

将女儿嫁给了允养的敢郎法二勐合为一勐山区民族也愿意归附遂号为

?勐勐?瑒瑤　到了明宣德中?时罕甸已传三世至罕竟从官军征剿有功

授巡检世职?瑒瑥　勐勐在建立之後统合了地方上原来的人群和政治组织

成为该区域
#

比较
"

大的一股势力?获得国家授予的土司身份为帮助理

解特表格梳理罕甸前来建勐之初该区域的地方势力 （见附表１）世系

图则用来表现勐勐正式建勐?被封为土巡检前後的人物关（见附图２）

勐勐的建勐传
.

与其他地区傣族流传的建勐传
.

在结构上是一致的

根据华思文的研究傣族的建勐传
.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学
.

其

包含的要素有第一寻勐建勐的首领是某位其他地方召勐的兄弟或儿

子第二预备建勐的地方会出现一系列吉兆第三建勐的过程伴随着

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征服瑒瑦　澜沧江西岸?建勐?的传
.

也遵循这一套规范
W

事

华思文从客观角度总结了掸傣民族?建勐?的方式但从文本分析的角

度本文认为这些大量类似的文本其实暗含着对早期勐政权
#

部结构的隐

喻首先?兄弟传
.

?在
W

事中往往用来
"

调本地召勐血统的神圣性和纯

正性?且无论是在云南还是东南亚其他区域一个勐的政治组织结构中

?召勐 ?的兄弟往往?据着中心勐城最重要的职位和权力如钱粮外交

等而在?召勐?们获得王朝国家的土司身份时?召勐?的直系血缘兄弟

们亦可宣称自己具备可继承地方正统的?官种?身份这是由土司制度所规

定的父系继嗣原则
5

定的直到近代其血
$

所具备的文化神圣属性仍然存

在

其次大量建勐的传
.

中伴随着水稻种植技术的传播以及围绕 ?摊

派?而发生的外来者和本地人之间激烈的突在双江傣族当地的传
.

中

　　

勐制的再生
#

８１

瑒瑤
瑒瑥
瑒瑦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２２—１８８
周锺瞸等撰牛洪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页６７１
华思文《泰傣民族发展中的勐文化》页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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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双江县城这块适合耕种水田的新坝子是思汉梅从?景庄之主?混罕胆手

中?乞求?得来的但如果对比类似的有关建勐的傣族传
.

就会发现所谓

?於新的坝子定居?暗指的其实是与过去山地族群以刀耕火种?猎为特

点的山地社会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就是以水稻种植定居为特

点的勐的社会形成

最後在这个勐制随着水稻种植技术推广而发展的时间节点召勐向民

'

收取钱粮的摊派管理模式也随之而来在过去的山区社会中?居山巅

种苦荞?的居民们实行的是一种刀耕火种的?耕?猎相结合的生计模式

这种生计模式?不能保证物质财富的积累自然无法承担以低地水稻种植业

地区那种稳定的农业收入作为基础的按
J

摊派的负担

（二）?寨?与?大寨?山地村寨的联合传统

从勐勐的地方史料中我们发现在?勐?和土司制度在此扎根前勐勐

这片?田少箐多?的区域其人群组织形态大致可以描述为?各个山头各有

主?即山区眧存在着互不统属的部落和部落头人但?山区的缅人只承

认允养头人是他们的首领??西部从勐库四排山到……归景庄管 ?瑒瑧　

又意味着虽然山眧各个?山头?互不统属但他们都听命於一个更高级
-

的

首领即这片区域其实在１４—１５世纪就已形成拥有较大政治势力的头人所统

领数个山地族群政权的区域政治体系这看似矛盾的论述
%

揭示了一种长

期存在於该区域的政治传统即原本不相统属的山地村寨在?危机时刻?联

合起来推选代表统率军事联盟的传统

这种灵活的政治组织形式在中央王朝的正史中有?可循明 《宣宗实

@

》载?明宣德二年……又顺宁府雄摩等一十五寨蒲罗夷贼倚山恃

险出
*

劫掠杀死顺宁千夫长阿茂等?土兵八十人 ?瑒瑨　可见在明王朝

经略澜沧江西岸伊始就面对着与地方传统人群组织的对抗这种状癋一直延

续到万年间据《明神宗实
@

》

８２ 朱迪

瑒瑧
瑒瑨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１２０
《明宣宗实

@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卷２５宣德二年二月页
６６２其中?蒲罗?即?蒲蛮?按《百夷传 》 ?蒲蛮阿昌事见云南志 ?江应
睴注?蒲蛮一名扑子蛮在澜沧江西性勇健专为

H

贼骑马不用鞍跣足?

参见钱古训撰江应睴校注《百夷传校注》页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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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二十九年……云南十三寨诸夷即志所称蒲蛮者虽名十

三寨高山深堑绵
6

数百里即百寨不止也所居天险
5

弩毒

药为诸夷之最董?亦革雒亦璧等寨诸夷莽凹歪列哈

喇梗等遂连结为乱杀指挥千百
0

等官数十人夷汉人归顺

者皆歼之……且言胜则据顺蒙攻腾永败则西勾缅东走播中

国其如我何上震怒
2

计讨之……分道夹击诸夷首尾不相救

莽凹等酋皆授首十三寨悉平瑒瑩　

这些与王朝官员作对叛乱杀死?夷汉归顺者?的?蒲蛮?正是澜

沧江西岸山中以寨为基础单位组织起来?由数个首领所统治的人群组织

或称军事同盟而之所以被称作?十三寨?或许暗指了这上百个寨子正是

由最初的１３个寨子分化而来或者寨与寨相联合成为有１３个首领的更大联盟

体

?寨?在当地的山区社会中具备与?勐?类似的圈层结构特徵即一

个?寨?既可以指几家几
J

形成的小村庄也可以是几个这样的小村庄形成

的?大寨?如耿马的?悉宜大寨?瑓瑠　?遮哈大寨?瑓瑡　等等事实上这

种数个村寨合为一?部落?（?大寨?）数个?部落?（?大寨?）合成

一个更大?同盟?（如?十三寨?）的政治联合体是澜沧江西岸社会中长

期存在的政治传统之一?且和当地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都紧密相

扣王敬骝所搜集的一则佤族骈俪语 （熟语 ）瑓瑢　巧妙地表达了山地族群对於

这种政治组织传统的看法所谓?汉族三家成村寨缅族三村寨成勐?瑓瑣　

王敬骝认为这句话
.

的是佤族对汉人３家就能成１村缅人３村寨就能成１勐

　　

勐制的再生
#

８３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明神宗实
@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 ）卷３６６万二十九年十
二月页６８５
耿马县大寨村位於耿马县勐简镇东北处是过去耿马土司所谓?九勐十三圈?其中的

?悉宜圈?故在过去被称为?悉宜大寨?现在主要民族为佤族和汉族

耿马县孟定镇遮哈大寨现为遮哈行政村的一部份下辖大寨组芒团组上洞景等１８
个村民小组过去是属於耿马土司直管每年要缴纳?街子钱?现在的主要民族为傣

族

一种熟语由於过去佤族
*

有文字许多有关佤族社会历史风俗人情典章制度道

德观念等情癋和经验都被编成了骈俪语方便记忆与传颂

原文为?ｋｉｅｓａｍｈｅｎｂｅｉｎｖａｎ牞ｍａｎｓａｍｖａｎｂｅｉｎｍｅｎｇ?直译为汉族三家成村寨缅
族三村寨成勐这是傣语佤族用作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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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癋感到非常奇怪其言下之意是由於山地的佤族部落间经常发生械

互相仇杀因此一个部落必须有多个村寨互相支援才能生存立
U

而

几家几
J

的小寨子也很不多见所以佤族对於这种３家即可成１村３村

即可成１勐的情癋引以为奇?编成了骈俪语瑓瑤　

当下的田野调查亦可以增进对此种村寨联合的现实理解如在耿马县大

寨村这样的由数个小村寨所组成的山地乡村聚落中其居民的集体认同感?

不是来自於其所处的 ?小寨 ? ?中寨 ?或 ?小街 ?而是大寨村这个整

体该村落共同体的
#

部凝聚力通过全体成员共用一座缅寺瑓瑥　和一个 ?色

林?瑓瑦　的公共场域举办宗教仪式而体现同时在土司时期大寨是重要的

银矿矿厂所在地其拥有独立的商贸交易场所?小街?和生
(

多种粮食经

济作物（如棉花荞麦旱）的土地有相当的经济独立性具备这样一

种社会结构的山地社区在当地?不罕见

再以历史上的?葫芦王地?瑓瑧　为例这片区域过去曾被认为是?化外之

地?由土司
M

领但由於明代之後矿
(

资源的开发不乏
#

地人?穷走夷

方?前往该地开矿使该地区呈现出愈加杂的社会面相且地区突频

发从乾隆十年到十六年 （１７４５—１７５１）茂隆银厂厂练
C

尚贤 （—

１７５１）在控制当地部份矿
(

资源後曾请耿马土司罕世屏 （又名罕国楷

１７３３—１７８５年任耿马宣抚使）代其向清政府献诚纳贡《啸亭杂
@

》卷５〈缅

甸归诚本末〉中载

乾隆十一年开茂隆厂云南永昌顺宁徼外有佧佤其地北

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佧佤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

方二千馀里其长曰蜂筑自号葫芦王不知其所自始有世传铁

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也……又有夷

　　

８４ 朱迪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王敬骝等编〈佤族骈俪语·三〉《民族调查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４期页１２５
虽然大寨村是佤族村但和傣族一样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当地将佛寺称作?缅寺?

乃傣语中寺庙?誈Ｖｅｔ?的音译
?色林?许多研究者将其称为?神林??色林崇拜?是一种广泛存在於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的原始宗教一般来
.

是位於一个寨子周围有禁忌的树林每年都需要通过祭祀

加
"

其神力?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安居

?阿瓦山区?即过去汉文史料中的?佧佤?地区亦称?葫芦王地?为今天的沧源

佤族自治县
#

向西南一直延伸到缅甸境
#

的广大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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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蚌坎幸猛莽恩莽闷俱蜂筑弟兄叔侄分掌地方亦不

属於缅酋瑓瑨　

所谓?蜂筑 ?根据语言学家王敬骝的考证为傣语 ?ｆ３３ｔｓｕｍ３１?

（佤语?ｂｒｏｎｇｊｕｍ?）的译音傣语 ?ｆ３３?即佤语 ?ｂｒｏｎｇ?因此佤

语中也叫?ｆ３３ｍ５１?或 ?ｂｒｏｎｇｍ５１?音译为 ?蜂勐 ?或者 ?波朗

勐?意为地方之宰傣文书刊上也有译为宰相或者总理的傣语?ｔｓｕｎ３１?

（汉语?筑?）即佤语 ?ｊｕｍ?（汉语 ?均 ?）为 ?印玺 ?之意筑

均则为一个词之?译?蜂筑?直译即为?掌印执玺的地方之宰?瑓瑩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对於该酋长和其弟兄叔侄?分掌地方?一事表达的

很明确也即佤山的这些头领们乾隆时?
*

有形成如上文所述?十三寨?

那样联合起来的军事同盟但这?不代表他们
*

有联合的传统相反在

阿佤山区有一整套?剽牛祭神 ?的信仰仪式用来在特殊情癋时进行军事结

盟

所谓?剽牛祭神?是指一个具备相当威望的部落首领召集其他邻近部

落首领通过一系列杂仪式组成一个临时的军事联盟譬如在２０世纪初

佤山分?着大大小小至少１７个部落１９３４年英国殖民者侵?位於阿瓦山区

西侧的炉房金厂地区随後班洪王胡玉山召集新地方（勐茅）供给塔

田官中蛮国等部落头人在班洪开会?取?剽牛誓师?的传统办法结成

盟约期间胡玉山拿出１５００元半开 （银元 ）分
-

送给各部落 ?整寨子?

（俗称?做鬼?一种宗教仪式 ）接着将参与誓师的部落分为３路分
-

攻打已向英国投诚或驻守着英军的永邦蛮相等部落?盟誓如果某路不

按既定任务去打就要送给其他两路金子３亢（３０两）银子３坨（３００两）

大象３条瑔瑠　

１９３５年方国瑜随堪界队伍至该地考察撰 《滇西边区考察记 》一书细

@

当地情形

勐制的再生
#

８５

瑓瑨
瑓瑩

瑔瑠

昭賨《啸亭杂
@

》（天津天津图书馆藏清抄本）卷５〈缅甸归诚本末〉
王敬骝等编〈佤族骈俪语·四 〉 《民族调查研究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合刊页
１６０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佤族调查材料之六》（

#

部资料１９６２）页４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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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山境山岭起伏几无
7

广数十里之平原依山聚族而居

数十百家为寨寨有头目合数寨或数十寨有酋长自立为王……

上葫芦部落以数十计
8

长称雄莫能相属自命为王子故有五

王十七王之号瑔瑡　

这和上文提到《缅甸归诚本末》中所载乾隆时期?其长曰蜂筑……又有

夷目蚌坎幸猛莽恩莽闷俱蜂筑弟兄叔侄分掌地方?的情癋几乎

无差即村寨联合形成部落部落有一王且部落间平时不相统属?不存

在
1

对的隶属关系但在特殊情癋下小部落又可以集合成为军事联盟?

取共同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盟誓?的传统?不只在山区存在而是一种在滇

西滇南被广泛认可的政治联合传统根据李良品的研究沿边土司地区的

?盟誓?结盟可以发生在土司管理
#

部的人群土司和土司之间以及地方

土司与明清朝廷之间在结构和仪式安排上具备一致性瑔瑢　但他的研究?
*

有将?村寨与村寨?之间的联合作为起点考虑这样一种传统在历史中发展

的过程

本文认为自从１５世纪勐制随着水稻技术的推广和武力征服逐步开始扩

散到澜沧江以西更广大的区域後区域
#

的山地族群逐渐被编织入两种显而

易见的社会模式中一种是在属於交通要道和重要矿区的山区勐制将原有

的村寨编入自身的行政系统中覆盖了村寨联合体可能结合成更大军事共同

体的制度传统 ?召勐 ?们成为地方上合法的权威化身拥有调动包括经

济军事在
#

的各项资源的最高权力因此在这些地区土司们常利用?盟

誓?的方式与其他土司（族群首领）或朝廷官员在某件事务上达成共识

譬如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明王朝王骥与麓川土司思
X

之间的?麓川之盟?

而另一种则表现为在勐制还未扩张到的周边地区比如阿瓦山区当地的人

群依然保留着?寨与大寨?的传统平时互不统属各自为王但会在某些

情癋下通过一系列宗教的军事的行动进行联合比如上文中的班洪 ?剽

牛?会盟

８６ 朱迪

瑔瑡
瑔瑢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印刷局１９４３年影印本）页４
李良品〈地方行为与边疆治理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研究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页１３４—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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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勐制逐步扩张进而整合了澜沧江西岸一部份山地政权

後这种村寨联合的传统?
*

有消失而是被 ?召勐 ?们吸收利用在外

部可以灵活使用以与其他土司或民族首领达成盟约在
#

部则将其改造

成清以後在某些土司地所见之?圈?的行政制度

三勐制
%

部的变化清代耿马土司地的?勐／圈—寨?制度

本文主标题中的?再生
(

?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或经济学的概念用以解

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本研究中则借用来解释某些制度在地方社会如

何被当权者利用改造整合从而不断扩大制度所辐射和管控人群

的历史过程因此上文在分析了清代之前澜沧江以西部份区域的政治生态

和人群关後我们发现管理者召勐们在该地发展勐制之初就面对着必

须整合地方杂人群的课题而当他们接受了王朝
3

封获得地方上合法的

管理权之时为了实现一种有效治理势必要对勐制进行改造和创新接下

来就以清代耿马土司为例探讨勐制在再生
(

的过程中发生了什
4

样的变

化

（一）清代史料之中的?勐圈寨?

从外部视角来看在明代平定麓川之後澜沧江流域形成了掸傣区域

?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瑔瑣　到了清代以 ?套盒式 ?边界弹性等为

主要特徵的勐制已经被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所改造召勐们完全成为王朝

国家的正式官员遵循着一整套国家规定的承嗣办法瑔瑤　但在勐的
#

部

摆夷土司们其实?
*

有完全摧
6

过去那种人群组织方式在某些土司地

区土司利用原本村寨和村寨相联合的社会制度进行再造和重塑形成一

种新的稳定的和更符合现实的治理模式本文将其称之为 ?勐／圈—寨 ?

制度

?圈?这一名称在清代摆夷土司官方组织撰写的地方史料中大量出

现与?勐?一起用以界定
"

调自身政权所统辖的土地与人群范围譬如

勐制的再生
#

８７

瑔瑣
瑔瑤

马健雄〈明清时期掸傣土司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页１９—３２
龙晓燕〈勐曼陀罗与大一统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页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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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土司在《耿马宣抚司礼仪课赋底簿 》瑔瑥　的土司继位祝词中反复提及

?我们耿马九勐十三圈上坝下坝的地方祖祖辈辈都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世

袭相传来治理现在传到您了?瑔瑦　记载勐勐土司历史的 《勐勐土司世系 》

中提到?全勐九伴瑔瑧　四圈热热闹闹人人称颂罕练法百姓官员斋僧献

佛山区坝区各处赶大摆?瑔瑨　记载孟连土司历史的 《孟连宣抚史 》中谈

到乾隆年间因
;

里雁引发的中缅边境战乱时文载?消息传到上下允知

道
;

里雁的兵马还在……十三勐九圈都集中兵力开到上下允云集和
;

里

雁的官员和谈?瑔瑩　

８８ 朱迪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该文献是存於过去土司府衙
#

的一系列重要档案记载了耿马土司礼仪规定（登基提

亲成亲互相拜访等）以及课赋徵收的记
@

１９５０年随土司出境外１９８６年徵集回
国此後被翻译成汉语供编修地方史志所用由於不同的底稿由不同的翻译者在不同

的时间译出根据笔者的整理其中有两份《底簿》最能确定其记
@

时间参考价值最

高一份是成书於同治年间重抄於１９１５年的《耿马土司课赋底簿》１９５８年前後由中
缅边界调查组翻译由耿马本地学者杨铸於１９９８年整理出版另一份是１９３２年手抄的
《耿马古代九勐十三圈的门

J

钱和头田及婚丧礼节等材料》由中国科学院民研所云南

民族调查组耿马傣族分组於１９５８年翻译又由杨铸先生重新校对勘误记载了傣１２７９
年（１９１７）９月６日全部的门

J

银份田礼物等收纳的数量这两份档案均收
@

於１９９８
年杨铸编著的《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中为

#

部资料另外

需要特
-.

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傣文史料仰仗许多前辈学者专家经年累月辛苦的

收集整理尤其是耿马县原县志办公室主任杨铸先生在耿马地区傣文资料的抢救保

护收集整理翻译等工作上凭藉其专业的知识和纯粹的热情为後来者开了一

条畅通的大道可以
.

本文能
+

顺利完成最大的仰仗即为杨铸先生於１９９８年编著的
《耿马历史资料集》一书（後於２００２年由耿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刊印?

#

部发行）

杨铸先生通晓傣文汉文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间为编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县志》查
抄了馆藏的全部耿马土司历史汉译稿

Y

读了各类傣文手抄本?翻译了部份史料同

时对其查缺补漏校审更正为每份史料的来源和翻译情癋进行了详细的
.

明最终形

成《耿马历史资料集》一书意义十分重大可惜该书?未公开发行本人也是２０２２
年在耿马收集材料时偶於友人处获赠一本但彼时杨铸先生已去世多年未能当面感谢

?交流深以为憾特在此向读者们介绍杨铸先生对耿马历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以

慰先人

尹绍亭唐立编《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５）
页６１４
伴疑为其他文献中的?办?为界定某种官职等级的副词如耿马土司官僚制度中的

?太爷?傣语称为 ?召法弄 ?由罕氏家族出任又分为 ?掌太爷 ?和 ?办勐太

爷?其中?掌太爷?主管外交且为土司官的顾问?办勐太爷?主管
#

政事务见南

文昌（金奇）《耿马志》（台北黎明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页４７—４８
宋子皋著刀永明等译《勐勐土司世系》页２８３
刀派汉讲述康朗岗允记

@

编著刀永明等译《孟连宣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

社１９８６）页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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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材料中的?圈?一字根据谢远章的考证为?傣语历来的一种汉

语音译?是根据傣语?格
D

（Ｇｅｗｅｎ）?翻译而来孟连土司的 ?十三勐

九根?和耿马土司的 ?九勐十三圈 ?中的 ?根 ?与 ?圈 ?都是傣文中

?ｇｅｗｅｎ?的翻译另外老挝的 ?垦 ?和云南省澜沧县谦糯区的 ?谦 ?也是

格
D

的又一种音译如《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称?谦糯?为

?圈乱?准确发音为?ＧｗｕｅｎＬｕｏｄ?即?格
D

洛?瑖瑠　同时据笔者考

证?圈 ?在标准印刷体德傣文 （德宏傣文 ）中写作 ? ?发音亦为

?ｇｅｗｅｎ?除?圈?外还常被翻译作?宣??轩??军?等汉字

?圈?和?勐?不仅只出现在民族史料中在清代的官方文献资料中也

有?可循譬如在清嘉庆朝实
@

中记载了铜金和尚和孟连土司的纠纷?最

终??去（孟连）三猛五圈?一事

嘉庆八年……又九龙江外裸黑向责成夷僧铜金管束不许滋

事乃上年有江外裸黑杨金罗小二滋事之案复节次将孟连土司

地界?去三猛五圈铜金转欲还俗恳请赏给头目顶戴以便约

束以上二事均边关要务瑖瑡　

再如在成书约为道光初年的《啸亭杂
@

》中记载了缅甸波龙银厂的

;

里雁因与缅甸头领仇杀而率
'#

附中国後与孟连土司纠纷一事

乾隆二十七年……
%

里雁乞
,

附寄住孟连地方孟连土司刀

派春遂赴猛尹收其兵器
0

索银三两将其
'

安插於猛尹各圈

寨瑖瑢　

其中?猛尹?即为孟连土司所辖之一勐
;

里雁奔来後其
'

被安插於

?猛尹各圈寨?可见在乾隆朝时边疆土司所辖勐之下便可能存在 ?圈

寨?的行政区划而清政府的统治者们（最起码是一些相关官员）是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理解摆夷土司地?勐—圈?的含义的这样一种层级式的行政或

　　

勐制的再生
#

８９

瑖瑠
瑖瑡
瑖瑢

谢远章《泰傣学研究六十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２６
《清仁宗实

@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卷１１２嘉庆八年四月页４９４
昭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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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５〈缅甸归诚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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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区划符合王朝国家的行政逻辑也便於
#

地的官员乃至中央的皇帝理

解边地
#

务

事实上?勐??圈??寨?确实是我们理解清代摆夷土司
#

部治

理逻辑的关键但和在掸傣历史研究中被广泛讨论的?勐?不同目前对於

?圈?的
#

涵尚少有学者进行详细探讨过去的学者虽然注意到了摆夷土

司地区?圈?的存在但?未对其性质做详细分析也未深入探讨其如何在

?负担?体系中发挥作用一般将?圈?及?圈官?视作摆夷土司统治山地

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手段但事实上?圈制?在支
R

勐制延续的历史中发

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在过去的研究中被长期忽略

此前对?圈?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要数１９５８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组编撰的 《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７耿马地区 》其中对耿马的
?圈?及?圈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和记

@



耿马土司组织系统
,

的太爷新爷是分片瑖瑣　分圈统辖地方
的以耿马土司

,

部官僚架构为例耿马土司为最高统治者其下

分
9

是太爷新爷郎爷这三者也为世袭官职需得土司
+

封

再之下便是统治山区少数民族的圈官属南宋两姓新爷掌管圈官

亦有大小小圈官属大圈官管理最基层的统治者是?夥头?无

世袭权即村寨头人瑖瑤　

基於这些调查和研究此後学界的论述中也一般将?圈?视作摆夷土司

对所统治山区的一种行政划分和统治手段如马健雄在论述澜沧江山区族群

时认为他们过去处在土司?圈—寨?这样一种山区社会体制下圈控制不

同的山头山头中则有不同的寨瑖瑥　傣族学者南桂香 《耿马傣族 》中所论
罕氏土司将聚居於山区半山区的佤族及其他民族划分为?圈?委任其民

族首领为?圈官?瑖瑦　罕燕《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研究 》指出 ?圈 ?为
山区由若村寨组成?圈官?属土司府与村寨之间的一级政治体系管

９０ 朱迪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意即管辖不同的勐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７耿马地区 》（
#

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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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方事务瑖瑧　总的来
.

在此前学者的论述中 ?圈 ?是一种土司用以管

理山地族群的特殊政治体系?勐—圈?是摆夷土司地分
-

管理?坝区?与

?山区?的两种相?的行政区划

事实上这些论述对於?圈?的概念和界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根据史

料以及笔者的实地考察佐证耿马的?圈??不特指山区就在耿马城边坝

区的许多寨子都有其从属的 ?圈 ?比如现在位於贺派乡的傣族村那棉

寨过去就曾属於 ?召袜圈 ?二是在历史上的摆夷土司地有许多类似

?圈?的行政系统譬如孟定划数寨归一?陶猛?管勐角董土司划数寨为

一?左马（角马）??委派官员管理等等这些普遍存在的?类圈?的行政

组织过去?
*

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性质和功能需要进一步辨析三是在

过去被认为土司管控力难以到达的中缅边境山区也存在许多类似?圈?的

行政区划（第三节中将详述它们和?圈?的渊源及同质性）譬如孟连山区

?五佛五经?系统中的?经?西盟山区的?角马?民国以後班洪所设置

的?区?等等学界对这些组织形成和运行机制的讨论也是不足的

这些问题为探索边疆土司的
#

部治理情癋提供了空间同时促使我们思

考这样一种在土司治理区域以?勐?或?圈?为基本行政单位的政治生态

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同样作为一种?村落联合体??圈?和?勐?之间的

差?在哪眧接下来将以清代耿马土司为例尝试解释这些问题

（二）耿马的?九勐十三圈?及?勐??圈?在行政管理中的基本功能

根据《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县志》乾隆时耿马土司罕朝瑗将耿马全境

划分为九勐十三圈（见附图３） ?九勐 ?包括勐角勐董勐短勐省

勐永勐撒耿马勐旨勐颇 ?十三圈 ?包括悉尼芒茂空匹军

烈海岛海弄娥德轩岗轩来军弄芒孟军晚多军晚恶瑖瑨　

考?九勐十三圈 ?一
.

最早出现在成书於清代同治年间的傣文档案

《耿马宣抚司礼仪课赋底簿》中其涉及课赋的部份标题由傣文直译便是

?耿马古代九勐十三圈的门
J

钱和头田及婚丧礼节等材料（包括上坝下坝及

城关镇）———宣抚司勐耿马土司衙门世代相传不得遗失?民国时王建功

在其所撰《耿马一瞥》中亦写道?耿马是土司地归顺宁县管辖……土司

勐制的再生
#

９１

瑖瑧
瑖瑨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７耿马地区》页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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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土分为九猛十三圈设宣爷丛长管事夥头等头目以管理之 ?瑖瑩　

方国瑜曾亲身前往耿马他在《摆夷地琐记》中也提到?耿马土司所属有

九猛分封头人为头目各领一区称太爷乾隆间罕朝瑗为耿马土司封

其弟朝金为勐角勐董太爷……数代相传?以长子继任太爷?瑘瑠　

由此可见?九勐十三圈?的
.

法至少在清代就已存在但现存民国及

之前的材料均未明确记载?九勐十三圈?就是乾隆时期罕朝瑗所设置唯一

能
+

确定的是在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之前耿马土司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

?九勐十三圈?的时期这也是耿马土司势力极盛的时期因此才会在各类

礼仪文本中频繁重这一
.

法而到了光绪八年勐角董的太爷罕荣高成为

勐角董土司 （土千总 ）勐角董
S

离耿马直隶镇边厅之後划走 ?四勐两

圈?（勐角勐董勐短勐省军晚多军晚恶）後镇康土司又划走其

中的勐旨和勐颇此後耿马土司曾经所辖的?九勐?在事实上不复存在不

过无论如何九勐的位置和范围也是可以全部确定的每一个勐大致相当於

今天的一个镇的行政范围有明确的行政中心

前文提到前人研究一般将?圈?视作?勐?下一级的行政单位进行探

讨?且只限山区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将?圈?视作?勐?的下一级行

政系统?且仅限山区为何从土司的统治立场出发要特意在各类官方书

写中将?九勐?与?十三圈??列这种语义中带有的明显?列意味不应该

被研究者模糊化或代以简单的?山区—坝区?二元分类进行理解另外

相比?九勐?含义的确定性历史上耿马土司地关於?圈?的记载一直在变

动耿马不同的档案中记
@

的圈的数量名称都不尽相同这要求我们必须

重新审视 ?勐 ?和 ?圈 ?所承担的责任和具备的功能才有可能解其本

质

《耿马土司课赋底簿》是摆夷土司保留较为完整的记载对其属地徵收

课赋范围及数量比较准确的历史档案为我们理解耿马土司如何治理地方提

供了丰富的材料其中明确记载了?圈?和?勐?作为一种行政单位承担着

缴纳门
J

银课粮差役等人群管理功能（见附表２）

从这份同治手抄本可知当年需上缴门
J

课银的?勐?与所谓?九勐?

是完全一致的即?正课—勐 ?一栏中的 ?勐角勐董 ?等９勐相对的

档案中的?圈?则数量名目繁杂少则４寨为一圈多则１０馀多寨为一圈

９２ 朱迪

瑖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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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耿马坝（下坝）就有８个圈所谓 ?山区 （洪海 ）?更是记
@

了多达３０个

以上的圈其中也包括上文的?十三圈?

考虑到乾隆到同治年间耿马土司领地范围的稳定性这些多出来的

?圈?不太可能是向外扩张所发展出来的只有可能是
#

部分化或一开始便

存在的那
4

不论从书写还是事实的层面将?九勐十三圈?理解为耿马

土司在清代的地理辖区无疑都不准确

因此?九勐十三圈??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即?坝区?加上?山

区?的领土范围而应被视作历史上耿马土司用以界定自己权力边界的一个

政治概念其中的?十三圈?极有可能是在当时能被耿马土司直接控制的

势力极大的村寨联合体与其相?列的?九勐?也不是研究者从外部视角

所观察到的在整个土司地区用来控制所有人群的?勐制?的概念而是处

在平坝中由种植水稻的傣泰民族先民所组建的数个集中的村寨所构成的

相对於?中心勐?的?附属勐?的概念这才能解释土司为何要一直
"

调自

己统治着?九勐十三圈?因为这个概念界定的?不是地理范围而是自己

能直接管控的权力范围这些权力包括直接任免村寨集合体的最高首领?

且施行徵兵调粮收
N

等实际的行政手段同时这?十三圈?和其他只

记载在课赋底簿中的其他?小圈?相比应该有其不可替代之处

这些特徵在这份整理出的表格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反映出清代耿马

土司的第一个基本治理逻辑即以?勐?和?圈?为行政单位统一徵收各

种课赋派给各项差役而从同治年间手抄本中?勐?和?圈?徵收钱财的

数据对比也能看出这两个单位就财政收入对土司而言其重要性是几乎持

平的坝区当年上缴银钱共６４６４８两山区共４２４７两坝区略高於山区

但这是因为坝区的交
N

单位比山区多如果具体到一个勐或一个圈其中徵

收额最高的勐为勐角和勐董均为６３０两最高的圈为悉宜圈 （下辖４个

寨）共７７２两圈反而略高因此二者对土司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在伯仲之

间就算加入其他徭役或者商课的数据变数也很难在二者中分出高下譬

如虽然各个勐缴纳了大量的课粮但山区的圈
%

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鸦片眕

课数额不可谓不大

这可能暗指在某些历史情境中?勐?和?圈?具有类似的行政区划级

-

这不仅是因为单个勐和单个圈所缴纳的银钱数量趋平形成了一种数据

的可视化更因为在处理一些?直辖地?时档案中的文本清晰地
"

调了该

勐或该圈下辖的村寨名称例如勐简坝和孟定上坝都是距离中心勐（耿马

城）比较远但非常重要的坝子一个?据着通往孟定的交通要道一个?

勐制的再生
#

９３

Ｃ
Ｍ
Ｙ
Ｋ



据着通往镇康的交通要道对於这两个勐档案中详细列出了其下辖的所有

村寨的名称与此类似的悉宜圈拥有悉宜银矿是土司的重要财政收入来

源因此在档案中悉宜圈下辖的４个大寨所缴纳的门
J

银也被详细记
@



但在耿马土司控制力
*

那
4"

的勐比如此後独立出去成为土千总的勐角和

勐董就
*

有具体村寨的记
@

而单以?勐?作为单位缴纳赋
N

这样的一

种记
@

行为在宣示土司治下 ?勐 ?或 ?圈 ?同为最基础的缴
N

单位的同

时也指向耿马土司实际能控制到的人群单从课
N

徵收这一项来看对中

心勐来
.

一个地理位置相对较远的勐的重要性等同於其直辖的圈因此在

经济功能上?圈?和?勐?发挥的功能是趋同的进一步地
.

在耿马土

司地
#

部勐和圈作为行政单位的作用也是趋同的

（三）?圈?的实际运行情癋山区与坝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勐?和?圈?对於一个中心勐的召勐来
.



其在赋
N

和劳役摊派的需求上是趋向於同等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无论

是圈还是勐寨都是其最基本的单元也是徵收赋
N

和劳役最基本的单位

即耿马土司通过?勐／圈 ?制度对管辖范围
#

所有寨子眧的人民进行统治和

管理那
4

拥有数个勐和圈的耿马土司地
#

部的这种政权结构其实应该被

修正为?勐／圈—寨?的文字表达方式即 ?勐 ?和 ?圈 ?同样都是由村寨

所组成的村寨联合体?且都接受中心勐耿马土司（?召贺罕?）的统一治

理?九勐十三圈?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更偏向政治概念或作

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赋
N

概念?勐?和?圈?对於土司政治的重要性在实际

运行中是同等重要的那
4

?圈?作为土司的一种行政区划在摆夷土司的

实际治理中又发挥了怎样的功能下文将通过几个?圈?的实例进行
.

明

首先一个中心勐可能确实要通过附属勐来获得其所辖各圈的课
N

或者

贡赋但大多数情癋中心勐是?用 ?直辖 ?的方式对圈实现治理的所谓

?直辖?即土司直接委任 ?圈官 ?圈官全权为土司催缴各类课
N



差役

以直属於耿马土司的翁达圈为例该圈现为勐撒镇下设村寨是佤族村

寨勐撒是耿马的传统?九勐?之一理论上在土司统治时期翁达圈应该归

勐撒太爷所管但事实?非如此据《云南耿马孟连双江佤族社会调查

材料佤族调查材料之五 》翁达圈在２００多年前曾属空匹圈管後因翁达

寨的夏家大新爷不满圈官告到耿马土司处遂从空匹圈
S

离出来成为翁达

圈直属土司管理圈
#

各项课银和负担便不上交勐撒太爷而直接交给耿

９４ 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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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土司翁达圈是新中国成立前耿马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个山区圈位於

耿马北部通往外地（顺宁府城等地）的重要道路旁百姓经营手工业和皮货

等该圈
#

设有圈官管事等各寨有小夥头?白找?等头人历史上共

有１２人当过圈官在形式上不世袭但事实上圈官管事大夥头等主要官

员都由当地的夏苏李阮姓轮流担任这些都是过去的汉族人最初任

圈官的夏大新爷是湖广人而
*

有姓的佤族
*

有什
4

政治权利瑘瑡　 ?圈官 ?

由土司直接委任?管事?则由圈官提名土司批准委任其下的夥头由圈

官直接委派只有圈官有薪俸田（私庄）其他的管事等官员则
*

有只是

每年领薪俸当职年
#

不用缴纳各种负担瑘瑢　这种圈官直接由土司委任的圈

在耿马?不罕见根据《课赋底簿》现属镇康县的芒木军岗军弄和孟

英等圈都归土司直管其中被土司府分封的官包括新爷大军勐（大圈

官）小军勐（二圈官）长爷布军布厅夥头等每年都是领土司衙

门的薪俸瑘瑣　

其次虽然在被翻译成汉文的土司官方史料中这些地方官员都被记载

为?圈官?但圈官与圈官在圈
#

享有的权力也不是完全同质的比如同是

山区的悉宜圈情癋又与翁达圈有所不同悉宜圈即今天耿马县勐简乡大寨

村同样是一个佤族村 （行政村 ）前文已述过去悉宜圈曾拥有悉宜银

矿是土司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同时也是耿马土司主要的军备地其居民

需要服?团兵?和?亲兵 ?的差役民国时常备队有１２０人因此过去的民

族调查者也将该地称作耿马的?第一圈 ?瑘瑤　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总结 《云

南耿马孟连双江佤族社会调查材料佤族调查材料之五》中对该圈的记

载可将悉宜圈与翁达圈的圈官进行对比（见附表３）

通过对比可见两者虽都为圈官职能也大体相似但悉宜圈官明显享

有更多的司法权且能
+

收受实物纳贡?收缴应给土司门
J

银的一部份

实际在所管辖的地理空间
#

拥有的权力远大於翁达圈官同时根据１９５８年

勐制的再生
#

９５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耿马孟连双江佤族社会调查材料佤族调

查材料之五》（
#

部资料）１９６２年页２９需要
.

明的是虽然这些佤族
*

有什
4

政

治权利但他们往往享有对村寨
#

?祭神?权力的某种垄断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耿马孟连双江佤族社会调查材料佤族调

查材料之五》页２９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

#

部资料）页５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耿马孟连双江佤族社会调查材料佤族调

查材料之五》页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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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所述悉宜圈官在圈
#

素有?小土司?之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

者之?质

以上是山区的情癋而在耿马的坝区情癋又有不同如前文所述虽

然目前尚无材料显示坝区中有?圈官?一职但耿马坝区中存在圈的行政区

划是肯定的以《课赋底簿》为例其中记
@

了许多坝区的圈所要承担的课

赋和负担这些圈实际上由各个新爷或朗爷们进行管理其职责权力也近乎

翁达这类圈的圈官们

以距离耿马城较近的允楞寨为例在解放时该寨设有大夥头二夥头和

文书一人大夥头姓刀是位朗爷由当时的掌太爷 （即太爷中最大官衔

者地方上的实际掌权人 ）罕华文 （生卒年不详其兄弟罕华基於１８９７—

１９１５年任耿马宣抚使）亲自委任人称?刀保长?他除了管辖允楞寨的一

切事务外还管辖附近同在坝区的允海芒帕等近２０个寨子就?刀保长?

的履职情癋来看其官职由土司贵族委派同时替土司向其管辖的村寨摊派

各种负担杂
N

和劳役在此基础上土司赐给他一份夥头田免除其赋役

租
N

瑘瑥　 值得注意的是允楞寨在同治年间应属於允楞圈管辖允楞圈当时

管辖８个寨子瑘瑦　但到了民国时期允楞圈作为一种行政区划
%

消失了由被

?刀保长?总管?更多数量的寨子?的形式所替代这有可能是因为国民政

府所推行的?保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圈—寨?制度当地的村寨迎来了

一波行政调整笔者曾在该寨进行田野调查据其後人所述民国时期刀家

管这些寨子的时候主要就是收钱收粮同时土司发给他几十把土枪用

以组织武装

由此坝区管圈的官员?新爷??朗爷?与山区?圈官?的职责在

许多方面是重砯的比如被土司所委任拥有私庄免除各类负担以及拥

有薪俸替土司派款徵兵乃至管理各个村寨的夥头等等但在实际生活

中坝区圈一级官员的权力更小在名义上官职也无法世袭而如宜这样

的山区圈官都是世袭官职的同时由於许多管坝区圈的新爷和朗爷都住

在城眧因此他们和村寨的日常联可能不像山区的圈官们那
4

紧密但他

们仍可支配圈
#

的百姓为其服劳役

综上本文认为清代史料中耿马土司地的?圈??不仅是指一种地

理行政区划更是土司所规定的一种行政级
-

这个级
-

介於?太爷?（土

９６ 朱迪

瑘瑥
瑘瑦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７耿马地区》页１２９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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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贵族—
1

对血缘关）和?夥头?（村寨头人—村寨自治）之间实际上

为非罕家（土司血缘集团）的?姓所世袭受到土司的
3

封而从
#

部结构

上看?圈?和?勐?具备结构上的共通之处都是由数个村寨所组成的共

同体因此站在召勐的角度进行行政设置时具备相当
"

的可操作性同

时有无?圈官?之名?不影响该行政系统在地方上的运行———在真实世界

中圈
#

百姓也不会称呼 ?圈官 ?为 ?圈官 ?瑘瑧　百姓们日常称其为 ?召

法??朗爷??新爷?甚至?土司?重要的是?圈?的职能和性质

是固定的 ?圈官 ?的权力也是类似的?有一定土地即私庄 （薪俸

田）被免除了作为个人向?召勐?缴纳课
N

或劳役的义务承担军事动员

的职责享有一定的司法权（耿马摆夷土司政权结构及圈层权力系统见附

图４）

那
4

耿马土司在史料中一直
"

调?九勐十三圈?的意图就呼之欲出了

即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其行政权力所能触及的政治区间正

如?勐??不仅指一个坝子而是根据召勐权力的大小用以界定?召?的统

治范围（单个小勐或数个小勐的集合）一样?圈?也?不仅指某些寨子或

山区的地理范围而是某个?圈官?或?新爷?甚至於?山地头人?行使权

力的政治范围其实质是一定数量的村寨被规定结成的联合体由此

?勐／圈—寨?作为一种行政系统在耿马摆夷土司地区无疑是存在过的在

这样一套体系中符合土司标准的管理者
S

颖而出被
3

封为 ?朗爷 ?

?新爷?或?圈官?行使被土司赋予的正式官员职权

更进一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耿马这种形成了固定行政系统的规章制

度是从乾隆朝中缅突之後开始逐渐确立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在民间广

泛流传的
.

法是罕朝瑗在乾隆时期划定了?九勐十三圈?在乾隆朝中缅

突时（１７６５—１７８８）中央和边地土司的交互非常频繁且深入耿马土司

担当的职责和发挥的功能也非常重要时任耿马土司罕朝瑗的兄弟罕朝玑

因在战
)

中表现出色被授土把总一职?赏给五品顶戴花翎瑘瑨　与战
)

相

伴而来的是徵兵徵粮重新分配各种资源等一系列社会动员行为这要

求当权者对治下人民必须拥有
"

有力的人身行为及意识的管控在中缅边境

勐制的再生
#

９７

瑘瑧
瑘瑨

笔者认为?圈官?更多的是後来民族调查工作者用在书面的一种翻译用语

?耿马土把总罕朝玑奉旨赏五品顶带给与花翎以守备题补 ?参见 《清高宗实
@

》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卷８５１乾隆三十五年正月页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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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期间瑘瑩　耿马土司必须控制其治下的人民以完成对中央王朝所承担的

?戍边?职责但人民如果仅依附於?寨?是很难确定其政治属性的即

就族群属性来
.

一个耿马土司治下边缘地区与缅甸交界的寨子的普通人

其国
-

身份具有较
"

的流动性譬如在参与重要信仰活动时即便边界封

闭他也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加入到缅甸一侧的集体佛事活动中从而具备身

体政治上的?双重性?而一旦他加入到?圈?的体系中他个人的?
#

外?属性就被确定了由土司（召贺罕）所总领的政治活动能
+

非常轻易地

与其日常生活
(

生交互如被徵兵和上缴课赋等各个方面召勐在成为土司

之後必须尽其所能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譬如在笔者的另一篇有关清末耿马地区信仰仪式?念大经?的论文中提出

该仪式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变形最後的一次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耿马面对与

英属缅甸爆发?突及划界之事件时（?班洪班老抗英事件?）开始将山区

的佤族头领邀请过来共同祭拜?勐神?参与关门节期间的佛事活动最终

形成了?念大经?这种特有的重大地方信仰仪式从这点来
.

?圈?在战

)

及战後重建乃至各种突中其组织和动员人群的
"

大功能是不容忽视

的这也许是为何?勐／圈—寨 ?体系在耿马这个作为中缅突前沿的土司

地如此凸显的原因

四?勐／圈—寨?制度的时空延续

在上一节中笔者具体分析了耿马土司对勐制进行再生
(

的方式指出

最迟在清中後期耿马土司将其改造成一种固定的 ?勐／圈—寨 ?制度通过

其对当地民
'

进行赋
N

劳役的摊派?稳固政权在这一节中笔者将通过

讨论?勐／圈—寨?制度的
#

部逻辑和性质包括权力结构和价值规范等

进一步探讨清末至民国这套制度在区域
#

可以良好运作和不断被各类地方能

动者和使用的历史过程从而指出这种制度杂的文化内涵和其支撑清

末至近代一种边疆秩序得以形成的内在逻辑

９８ 朱迪

瑘瑩 根据杨煜达对清缅突的研究清政府明文下令对滇缅边境的经济封锁始於乾隆三十三

年（１７６８）至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止但实际阻碍两方经济交流的封锁长达２０馀
年杨煜达《乾隆朝中缅突与西南边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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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勐／圈—寨?弹性的边界召勐权力向非血缘群体的分让

通过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在某地勐制建立之初其社群组织的规模

是比较小的其政治结构必然也不杂譬如耿马在祭祀三尖山武神的祷词

中提到?我们傣家的始祖从勐卯来时只有七家人七两银子在此开荒

耕种建立家园?瑝瑠　在这样一个社群组织眧召勐们最早只是作为 ?村寨

首领?领导群
'

当人口逐渐增加开始分立新寨时最初的勐制依靠村寨

之间层级性的联
(

生了瑝瑡　而最早管理权力的分让是在血缘集团
#

部进

行的也就是召勐委派其兄弟叔伯或妻舅一方的亲戚去管理分立出来的新寨

子以一些
#

部组织较为简单的摆夷土司为例我们能清晰地看出这个过程

是如何发生的

勐拉土司是清乾隆时受封的世袭勐拉土外委位於现云南省金平县其

在近代的政治体系据 《云南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９孟连沧源和金平

傣族地区》记载如下

勐拉土司统治时土司称为 ?刀勐 ?将河谷部分划为八个小

领地俗称?八大寨?每寨有一位?刀弯?（汉语）称为?寨

官?皆由土司的叔伯兄弟或妻舅一方的亲戚担任享受一定的俸

:

?领辖一个村庄?刀弯?居於勐地瑝瑢　实行
*

领?委任傣族

管庄瑝瑣　一人为刀弯办理具体事务

……

但当小寨人
0

增多发展成独立的大寨後便分设寨官八大

寨有相对独立性寨
,

事务由寨官处理土司无法过问寨官世

袭如变动寨官须向土司同意备案

……

对山区各民族的统治山区划分为不同的领地设寨官但寨

官住在勐上寨官聘任本族人任管庄传达执行寨官的意志在

勐制的再生
#

９９

瑝瑠
瑝瑡
瑝瑢
瑝瑣

耿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耿马文史资料·第三辑》（
#

部资料１９９２）页１５５
新寨一般是更为年轻的人们所建立的与老寨天然具有某种层级高低的关

即召勐所在的中心城区

管庄官职名在村寨中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譬如每到要上交赋税的时候就是由管

庄组织该次应该出劳役?负担?的青年们将粮食及其他贡赋等实物送到城（勐地）中的

刀弯家眧由其清点再交到土司府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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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

和哈尼族中委任头人作寨官的代理人寨官亦称庄主他

们则自称小土司瑝瑤　

傣语中?刀?通?召??刀勐?即为上文中的?召勐?而?弯?

是村寨的意思?刀弯?直译就是?寨官?上面这段材料揭示了一个小勐

向一个大勐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召?们如何将非血缘群体编入自身统治

体系的过程即一个勐最先为几个村寨的共同体由有血缘关的兄弟分

-

管理而当这些村寨逐步发展人口增加分裂出新寨後要新设寨官

新设的寨官由先前的寨官所统领这样就形成了类似上文所见 ?勐／圈 （大

寨）—寨?的结构而在原本就拥有村寨联合传统的山区这套制度依然可

以施行原本的头人虽然和召勐最早
*

有血缘关但他们依然可以担任

?管庄?只不过要受到寨官 （召勐血缘群体 ）的管辖?被拉入以 ?土

司?
W

事为特点的摆夷土司制度
#

部

通过对耿马土司治理实践的分析我们发现和第一节中展示的早期勐

制扩张中召勐们仅要考虑以兄弟血缘关去组织和管理简单的少数几个村寨

联合体不同明中期以後到清代在召勐们被王朝
3

封为土司?逐步稳固政

权的过程中其面对的是地方上日益杂的人群和政治关由於山地的开

发人口的增加清缅突种种外部压力瑝瑥　摆夷土司在获得大一统王朝体

系中地方秩序的管理者的身份後在王朝国家中最重要的职责便是?看守藩

篱?而为了承担起这份职责对於地方上人群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

切这意味着召勐们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重新考虑权力的分配问题

即将国家授予的?土司?的权力分配给非血缘群体也就是过去某些已经集

合成村寨联合体或之後被纳入到土司统治之下的首领们以保证其疆域和统

治的稳定性

虽然这种分让权力的具体过程很难考证但官员?获得姓氏?无疑是其

中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摆夷土司治下的人群很少拥有

?姓氏?尤其是在?
[

?（傣语?人民?之意）的阶层中直到现代很多

都是无姓氏观念的根据田野调查过去傣族的命名方式一般以出生顺序为

１００ 朱迪

瑝瑤

瑝瑥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９孟连沧源和金平
傣族地区》（

#

部资料）页６１—６３
这部份背景可参见朱迪《耿马摆夷土司及其与国家关研究》（昆明云南大学未

刊硕士论文２０１６）第二章第一节?耿马摆夷土司设置及耿马地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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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譬如曾经进过寺庙做和尚的男性被称为?贺?老大称?贺岩?

老二称?贺依??岩?在傣语中是?一??依?在傣语中是?二?的意

思以此类推而无法进入寺庙的女性则一般名字为 ?叶 ?（老大 ）

?玉?（老二）?安?（老三）等就傣语来
.

其实只是和男性姓名之

?一二三……?音调不同

但是只要进入摆夷职官体系中的人都是有?姓?的这点之前的研

究者也多有阐述譬如《耿马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就明确认为?耿马傣

族……均以官职称谓为姓世代沿袭随着官职世袭与否逐步分化为官家

姓氏和百姓姓氏?瑝瑦　以耿马土司为例土司姓 ?罕 ? ?罕 ?为 ?
2

金 ?

之意只有土司的血亲才能用?罕?姓其出处就是过去掸傣族群对统治数

个勐的?召?的称呼?召贺罕?（?贺?是头部的意思）罕氏土司最重要

的官员家族为?南?和?宋??南?意为?住在靠水的地方?南家是协

助土司管理军事的官员?宋?意味着?居住在高处?宋姓是协助土司管

理政治外交行政等职责的官员瑝瑧　南桂香也在 《耿马傣族 》中写道

?金?姓的来源是官职名?召罕??陶?姓来源是村寨头人的官职名?陶

勐??俸?姓来源是武官的官职名 ?混俸 ?等等瑝瑨　而在近代耿马土司

地区所见的 ?圈 ?全部由非罕姓的头人管理譬如上文提到的悉宜圈的

?马?姓和翁达圈的?夏?姓本文无法一一考证其姓氏来源但有一点基

本可以肯定这些圈官在获得姓氏的同时也获得了在 ?勐／圈—寨?中合

法的管理权（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拥有姓氏是取得管理权的前提条件 ）

笔者尤其注意到一些材料显示在土司委任官员时会为其赐名 （下一

节详述）权力向?姓群体的分让即为?勐／圈—寨?制最重要的特点之

一

事实上一旦这些召勐们开始接触到更杂的人群他们的官僚系统就

必然要开始摆
S

过去那种完全依赖於血缘关建立起来的传统勐制村寨联

合体的管理者们既可以是土司（召贺罕）的血缘集团也可以是非血缘关

的部落头人在本文所讨论的区域
#

人群的流动性和杂性都相当大因

此一种政治制度能
+

很好地落地?延续其最重要的特点一定是其边界具

备相当的弹性空间

勐制的再生
#

１０１

瑝瑦
瑝瑧
瑝瑨

耿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耿马文史资料·第二辑》页５１
耿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耿马文史资料·第二辑》页５１
南桂香《耿马傣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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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弹性不光表现在制度的扩张方面也表现在某些历史时期制度的调

整中许多勐在建立发展过程中由於管辖地域范围的扩大而
(

生了权力的

分让但在某些勐也存在召勐们因为领土的收缩和实力的
L

退而将权力从

低级官员们手眧收回的例子以和耿马土司关较近的孟定土司为例瑝瑩　该

土司最早为明初所置孟定夷府明正统至万置左都督府万後改为土

知府孟定土司曾经十分
"

盛但在之後和耿马及其他土司的
)

中势力逐

渐衰
L

领土范围不断缩小尤其是清缅突时?孟定土司罕大兴当木

梳夷匪借道往抢耿马时既不能率兵抵又不能通知耿马?於是?……

将罕大兴?家口按律迁往江宁省城安插 ?　此後耿马趁机吞?了原领土

北部边界从 ?大梁子山 ?直到孟定坝东部的一大片区域 （俗称 ?孟定上

坝?）现在的孟定成了耿马县的一个镇孟定镇从地理环境上看几乎全为

平地也就是坝子居民也基本以傣族为主
*

有耿马那
4

杂的人群孟

定土司建国初期
#

部的行政架构据耿马县孟定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

载

地方事务的具体管理者是?陶勐 ?及大小夥头陶勐管数寨

范围约为现在的一个乡大小夥头管一寨或数寨而受陶勐指挥他

们都是由土司委派的但都
3

有一个行政机关名称……陶勐?不直

属於太爷新爷等……平时陶勐是和土司直接联的

据
/

孟定在很早以前也和耿马一样分片分圈治理後来因领域

范围缩小安插不下故各地均属土司直接管理土司衙门眧的太

爷新爷?
3

有什
<

职权的分工凡是罕家的男子都是太爷有

能力者出面抓权称掌太爷无力者则混在群中吃一份
:

田而

已新爷多为刀金二姓……他们的职务虽规定不世袭但实际上

是世袭的　

由此可见在孟定由於?召勐?能管理的地区缩小人群
L

少之後

无法?分区分片治理?於是开始?用比较接近早期勐制的?直接管理?

方式当然在孟定土司也有向非血缘群体分让权力的表现（刀金二姓）

１０２ 朱迪

瑝瑩



二者的关可参
Y

朱迪《耿马摆夷土司及其与国家关研究》

《清高宗实
@

》卷８２２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页１１５７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７耿马地区》页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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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形成不了如耿马的?圈?这种中间层级的行政单位但不可否认在摆

夷土司
#

部有一部份氏族拥有世袭权力且这个权力的获得?不以和召勐

的联姻为前提这部份氏族很有可能就是早期加入到勐制之中的村寨联合体

的首领家族

（二）制度中共享的价值规范?大印?与?礼物?

在探讨了 ?勐／圈—寨 ?
#

部的权力结构之後本部份进而讨论这种制

度在施行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象徵物主要为?大印?与?礼物?

意在证明?勐／圈—寨?制度不仅是依靠行政的
"

制力运行还依赖於区域

#

共享的价值规范这些象徵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共同体现了地方社

会的实践者构筑一套?正统话语?的努力

首先是对?大印 ?（或 ?金印 ?）的讨论除私印外沿边摆夷土司

（召贺罕）使用的印主要有朝廷赐下的官印和缅甸所赐的 ?须弥山 ?印两

种这眧主要讨论的是朝廷赐下的官印该物是滇缅边境区域非常重要的文

化象徵也是各类历史文本中频繁出现的至高权力象徵物《泐史》的开篇

即载?叭真……则发一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遂登大宝称景龙金

殿国至尊佛主?　傣族地区一般将土司称为 ?掌印官 ?土司夫人为 ?印

太?称掌权的太爷为?护印?即从此?印?而来

笔者认为?印 ?最重要的功能是对 ?合法性 ?的确认这种 ?合法

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权者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二是当权者权力使用

的合法性後者由前者衍生而来又紧密结合

?大印?最初是由中央王朝在
3

封土司时所赐予的重要凭证?且在新

土司承袭之时又收回旧印颁发新印中央王朝
3

封土司的礼仪自明代开始

形成到清代完善明初规定土司袭职必须 ?赴阙受职 ?到天顺时取消

?赴阙受职 ?改为 ?就彼冠带 ?在清代土司一经授职即颁发印信号

纸　〈明史·云南土司传〉载?孟定……永乐二年孟定土官刀景发遣

人贡马赐钞罗绮遣使往赐印诰冠带袭衣复颁信符金字红牌四

年帝以孟定道里险远每岁朝贡不便令自今三年一贡如庆贺谢恩不拘

例?　

勐制的再生
#

１０３





李拂一编译《泐史》（昆明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１９４７）页１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１１９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卷３１３〈云南土司〉页８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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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印?最初的功能是对本地首领权力合法性的确认因此在该区域

#

的各类传
.

故事中不同的主体纷纷围绕?大印?进行杂的角力而每

逢地方遭动乱首领们最首要的工作就是
)

夺?大印?地方广泛流传的传

.

中佤族之所以居住在山上就是因为傣族的祖先设计骗走了佤族祖先的

?金印?佤族从而实力大
L

只能被迫居住在山上再如一篇耿马人自己

编写的《耿马简史 》　中就详细记载了勐角董的召勐在攻打了耿马城之

後和耿马土司围绕大印进行
)

夺的经过

到萨嘎列１２３０年（西元１８６８年———笔者注）２月２３日勐董太爷

得知罕楞法（时任耿马土司罕荣升———笔者注）住勐永就
/

耿马

是我们?住了可是
3

有土司大印连南宋两家绅士也住勐永

勐董太爷要同罕楞法要耿马土司大印事先商议时一个
/

 ?再

发兵去打罕楞法?一个
/

??取讨印的办法?勐董太爷无计

可施商量请卜卦先生看卦後
/

?抢是不行要善讨才好讨来

大印後还是要请耿马土司搬回来招待他们他们以後才不会远

走呢?

……

罕楞法得知坐镇耿马城的勐董太爷来讨印立刻召集南宋两

家官员来商议……大家又去找占卜先生看卦看给与否结果先

生破卦底後
/

?不要紧印给他们不给是不得大印就是他们

拿去也不会长久的两三年後它又会回到我们手上来连带地方也

会回来哩?……勐角董得印後回到耿马城心眧很高兴就去

勐永请罕南宋三家回耿马
/

?我们都是侄儿男女分给田

地分封给村寨地方
=

吃
=

用?　

无论这些
W

事真实与否在当地关於权力更替的各种历史书写中?大

印?确实处在
W

事的中心地位在滇缅边境的文化语境中所见之历史文本

中某首领的发兵皆常出於?仇杀?或?
)

夺地盘?且历史书写者极少对其

１０４ 朱迪





本文献为杨铸先生从耿马县委办公室卷宗中整理而来原作者为建国後耿马县的某位政

协委员因为原文为傣文所以推测作者是傣族但具体是谁杨铸先生?未标注後续

笔者将就此求证相关人员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６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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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道德层面的指摘但在出兵之後首领们无一例外地必要
)

夺 ?大

印??且通常是在?彻底打败对方?和?只拿大印?之中选择後者之所

以会
(

生诸多围绕?大印?所进行的权力
)

夺的历史
W

述文本其背後折射的

是一种长久以来深植在西南人群观念中对?大印?持有者本身统治合法性的

认可其传统或可上溯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朝对滇王所授之金印　

但是在实际的历史中?大印?背後的?合法性?逻辑逐渐从一种来源

的?合法性?偏移到使用的?合法性?场景中王朝颁赐的?权力物?成为

地方礼仪重要的一环地方的能动者们纷纷自己作?大印?只是因为他

们认为这是彰显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续这个现象引导我们思考其背後的文

化机制譬如下面这份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滇缅交界猛拱头人混觉的口

供能生动地展示当地人对?大印?的看法

土司浑觉供

我今年十八岁勐拱地方被缅子百般糟蹋实在受不得所以

'

头目商量差
>

猛乌猛到天朝投降迎接天兵进来剿了缅子以除

地方上的害

……

诘问你交
>

猛乌猛递到腾越州的文书上有个印信这还是铜

印木印是几时传下的

供我们猛拱地方原有中国颁给的铜印後来被火烧了听得

老年有一个和尚他
/

印信是少不得的他就用铜铁锡三样铸了一

个仿佛从前印信的大小字画
?

不像从前的印了　

从这段材料有关?印?的对话可知猛拱这个地方应当不是被清廷正式

3

封的土司（如果是也不会有此一问）当地的头领自述经受不住?缅子?

的骚扰要去?投天朝?於是在写给腾越州的文书上盖了自己刻的印由

此往细处思考难道他是否为中国正式封赐的土官清廷的官员无法证实

吗当然不是查
Y

档案或询问其他正式土司清廷的官员一定有办法确

勐制的再生
#

１０５





?大印?或?金印?不仅是在滇缅边境的社会中非常重要据笔者所知在西南其他少

数民族存在被设治土司之区域譬如大
F

山的彝族地区也相当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其背

後有一套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

?副将军阿桂奏将勐拱土司浑觉供单贴签呈览片?清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０３－０１８３－２３３３－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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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那
4

他为何还要做出在清廷看来是?冒领土司?的事对支
R

其行为的

逻辑的最合理解释就是因他认为只要有 ?印 ?这个物件 （无论是不是真

的）就能证明自身作为本地统治者的合法性和与中国历史上的关哪怕

这在清廷看来?不 ?合法 ?（所以混觉才遭到了阿桂的审问 ）由此

?印?来到滇缅边境之後已经部份
S

离它所
(

生的最初的语境被当地人

单独赋予地方性的文化意涵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材料 ?大印 ?在 ?勐／圈—寨 ?中的主要使用场景

（也就是所谓的?开印?）是在召勐们所签发的各类公文的正当性确认上

譬如清代发给圈官的?执照?民国以後出现的?委任状?摆夷土司署衙

#

所藏各类文件底本 （耿马的课赋底簿 ）以及最重要的在进行 ?勐／

圈—寨?
#

部的赋役摊派时发的通知单（耿马谓之?发红票?）上是要加盖

印章的　

以?委任状?为例《中国云南孟连傣文古籍编目》中收
@

了一份傣
\

１３０８年（１９４２）孟连召勐（召贺罕）任命召扁为 ?茶一区 （圈 ）总管 ??

为其改名为?召朗汪?的委任状上盖两印一为王朝所赐孟连土司方印

一为缅甸所赐之圆印（见附图５）　

另有一份以傣语写成的?委任状?被翻译成汉语後全文如下

委任状

现在正是××月日开印的时候到来了你是个知前懂後的

人应该长久的来办村寨的一切公事

当官的我就该委任加封你为村长赐名借约相从今以後要忠

诚为村寨百姓办事好事要知坏事要看如何使人口胜旺增长

村寨平安又须做到口甜言蜜会
/

会讲

如有少爷公子各级长官到来又须很好侍奉各项官租
@

收

大事小事又须作好今後会有加级升官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六日

胜弄勐
.

委　

１０６ 朱迪






这些材料散见於耿马县档案馆孟连县博物馆之实物收藏

尹仑唐立郑
!

编 《中国云南孟连傣文古籍编目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０）页１７３—１７４
原件为１９５８年云南调查组所手抄汉译文件藏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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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表明?委任?必要?开印?（使用大印）这二者不仅是在

实际使用上处於同一场景事实上在地方的礼仪系统中也处於同一场域即

摆夷土司及当地各类人群都对 ?印 ?代表的 ?
1

对的权力 ?认可?且在

?开印?和?委任?的过程中完成了制度
#

权力流转的确认後文将会继

续展示这点?且这些材料也佐证了本节第一部份的观点获得名字是摆夷

土司行政体系中官员的必经手续

最初获得?大印?的地方首领们通过在各项管理制度中对?印?不断

使用
"

化着?大印?权威的同时更使?印?逐渐转变为一种可以
S

离原本

(

生的语境而单独存在的神圣之物这就使其带着这样的文化
#

涵进入各方

势力可以角逐的公共领域由此才会出现势大者?非法?攻打土司後抢夺

?大印?即可在当地?合法统治?或者?私自刻印?即可证明自己统治者身

份的意识形态在该区域流传开来

在当地社会中除了?大印?富有丰富的象徵意义外还有一种相当重

要的礼仪就是以圈 （或寨 ）为单位同土司府之间进行的盷期性的礼物交

7

这类礼物交
7

的实质同样也是制度
#

权力关和等级的不断确认和巩

固在该制度中礼物的往来表现出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徵一是礼物交
7

时

所不断体现出的在当时情境下的社会文化意涵二是送礼单位基於 ?勐／

圈—寨?中的层级地位被中心勐规定了礼物往来的规则

上文提到在耿马的 ?勐／圈—寨 ?制度中被耿马土司所管辖的各圈

各勐除了义务缴纳的课银和承担的劳役外还有 ?贡赋 ?一项 （见附

表２）但要特
-

指出的是这眧所谓 ?贡赋 ?也?非全然是 ?朝贡体系 ?

下中国古代的?贡赋?之意而是一种地方性的节日礼物的流动从材料

来看这些贡赋基本都发生在４个重大节日即堆沙节 （西４月傣新

年）关门节（西７月佛教节日）念大经（西８月地方性节日）开门

节（西９月佛教节日 ） 《底簿 》中更是明确记载了如 ?安雅堆沙节送

松明１０挑……芒伍１０月念大经时送蜂蜡４甩科且堆沙关门念大

惊开门每节送芭蕉４０台?等等　因此本部份要讨论的礼物首先被界

定在该社会盷期性的节日活动之中本质是一种社会礼仪的呈现形式

这些节日相关的礼物往来背後隐含的是区域
#

一套基於南传佛教价值

观的构筑与实践这也体现着初期勐制向 ?勐／圈—寨 ?的演变简单来

勐制的再生
#

１０７

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１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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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区域勐制建立的初期南传佛教还未传入　当地最重大的宗教仪

式就是?祭勐神?　在祭祀勐神之时各勐要互送礼物 ?相互间祭勐神从

古以来就是这样每年互送祭勐神小礼三次最後一次叫做贺尚汉福（垫满

席银钱礼）?　

但在?勐／圈—寨 ?的制度建立之後其
#

部的礼物流动则与佛教节

日紧密联了起来
7

种
.

法虽然重大节庆赠礼的地方性礼仪的逻辑不

变但礼物流动背後的文化意涵已经改变一些拥有固定名称的礼节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点这眧以?矱蛋礼?为例进行
.

明

所谓?送矱蛋礼?是在傣１０月 （西８月 ）中旬 ?念大经 ?节日中

以孟定上坝为代表的一些圈呈赠给耿马召勐的礼物和进行的仪式过程?矱

蛋礼?的
#

容物包括矱蛋１碗和银杯１只其之所以特
-

是因为该送礼的过

程明显呈现出一种仪式性质其在送礼时有被规定了的祝词和答词同时

召勐不用对?矱蛋礼?进行回礼祝词由前来送礼的圈官所念如下

我出头露面领百姓某某跪拜於您金足下尊贵的某某法不辞劳

累诚心接待百姓某某我们喜欢不尽按礼节某某带来的礼物为

您某某法叫魂愿您长命百岁……富庶平安

答词则由召勐（或负责接待的官员）所念如下

现在我是专心诚意来接见某某百姓还有某某带领某某寨的某

某……依照地方习俗礼仪由某某领着来向我送礼叫魂我自己

也要长命百岁……我也祝大家好吃好在欢乐富有粮食丰收金

银增长……事事吉祥如意　

１０８ 朱迪








根据地方广为流传的
.

法耿马的?佛?（南传佛教）是其四世祖罕边法在位时由耿

马的平民自缅甸的景栋迎回来的时间是１４６５年可参考
]

思久 〈耿马县小乘佛

教〉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 （五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页３４３
关於?祭勐神?这一基於勐制进行的传统宗教仪式前人论述颇多可参考田汝康

《芒市边民的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朱德普《傣族神灵崇拜觅踪》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等
尹绍亭唐立编《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页６２３
以上两段引文见尹绍亭唐立编《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页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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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材料可知送 ?矱蛋礼 ?这种行为本身不仅是一种物资的流

动还是在?念大经?期间的一种礼仪的承载形式圈官和圈
#

百姓带着被

规定的礼物在重大的佛事活动中前来拜访召勐经历一个简单的仪式过

程———?叫魂?　该仪式的出现
.

明其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在这个过程

中赠礼和收礼的双方既是礼物的交
7

者也是仪式的参与者

另外?念大经?时送?矱蛋礼?给召勐且召勐不用还礼涉及到的主

要是孟定上坝的几个圈本节第一部份提到这些圈是在乾隆清缅突之後

才被耿马土司从孟定土司手中抢来的所以笔者倾向於认为这些圈不在耿马

最早所建立的?勐／圈—寨?体制当中因此与
-

的已经与耿马土司较早确

定了礼物赠还规则的圈不同需要创造一种单独的礼仪来规范二者新建立的

臣属关　

以上是耿马 ?勐／圈—寨 ?制度中礼物往来的第一个特徵第二个特徵

则是礼物往来的具体规则基於送礼单位在 ?勐／圈—寨 ?中的等级地位而

定在目前发现的耿马的礼仪底簿中大概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礼物

交
7

行为一种是以?矱蛋礼?为代表的仪式性较
"

的礼物一种则体现

了耿马土司在区域
#

?物资调配?的行为之所以这样描述後者的性质是

因为这些前来送礼的勐圈以山区特
(

为主比如棉花蜂蜡乾白鼠等而

在这个礼物交
7

的体系中耿马土司的回礼是以食物（米盐肉）为主

尤其以米盐最多也就是
.

土司从缴纳正粮的坝区勐圈获得稻米从山

区的勐圈获得棉花再通过回礼的方式实现?山—坝?物资的再分配这个

?物资调配?的过程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之所以要在此略作交代是因

为在这种经济互动中同样有礼仪与其交织在一起

根据笔者的统计在耿马土司所有的还礼中米盐肉茶红糖

酒都是非常常见的无论收到什
4

样的礼物其还礼都以这些物资为主

?布?和?鞋袜?的回赠则出现在送棉花和蓝靛的圈寨也比较常见而与

?礼仪?联在一起的回礼是?马褂?和?毡帽?这二者只在送棉花的

　　

勐制的再生
#

１０９





?叫魂?是本地一种
#

涵非常杂的仪式简单来
.

就是给人或物施加魔法使其可以

保持生命力的做法可参见朱迪〈云南省耿马县?寨神??寨心?调查报告〉中山

大学２０２２年
^

史人类学中心田野调查经费资助之未刊调查报告

另外一个和孟定上坝的圈有类似情癋的是勐简根据田野调查勐简建勐更晚大概是

１９世纪末期才有周围的居民来此垦荒因而与中心勐（耿马）建立贡赋和赋役的关也
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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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寨回礼中存在?且也是回礼中最稀有的作为对比在送棉花的圈中

获得鞋袜１套的圈有１０个勐有２个获得衣裳１件的圈有１１个而在获得衣裳

的圈中加获１顶毡帽的圈有３个获赠 ?马褂 ?１件的只有３个寨子的伙头　

结合多种当地材料来看衣服是滇缅边境地区一种较高级的赠礼?马褂?

基本可以视作衣服的一个特殊类
-

　而在滇缅边境的社会中 ?毡帽 ?则

仅在耿马作为赠礼出现　

这几个获赠毡帽和马褂的圈寨比较特殊它们应当在 ?勐／圈—寨 ?体

制
#

承担非常重要的经济功能也就是办理 ?押青棉花 ?　这几个圈寨承

１１０ 朱迪









根据民国四年（１９１５）《耿马土司课赋译稿》统计本译稿１９５８年前後由中缅边界调查
组翻译收

@

於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１１—
２７
从耿马地区的民国老照片来看一般傣族男性平民主要是以粗布上衣加长裤为主的传统

打扮而?马褂??不是其日常穿着照片可参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村寨网－田野照
片资料库－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笔者

*

有直接的实物材料
.

明 ?毡帽 ?与中央王朝土司制度的关

联难以严谨地考证土司的这套做法是否学习了王朝国家对土司的管理办法但起码有

两种史料可以佐证耿马土司确实获赠过?顶戴花翎?一是清实
@

记载的清缅战
)

立功

後朝廷所恩赐的见注释第８８条二是有相当多地方志和档案中记载了在嘉庆年间耿马
发兵征讨?裸匪?立功之後朝廷赏赐?顶戴花翎?（《耿马简史》《罕富廷在中缅

勘界时与中立委员谈话纪
@

》等）因此如果在本地历史
W

事中当地人非常清楚?顶

戴花翎?代表的是?王朝作为
O

励赠送给下级官员?的礼物的话那
4

?毡帽?极有可

能是学习了这一点因为对照其他材料其他唯一出现在史料中的帽子是耿马土司送给

佤王的?红顶缎帽?（《耿马文史资料》页１５）清廷发给土司的官帽就是红色的
如果?毡帽?也是红顶的话那

4

?毡帽?或者?红顶缎帽?就极有可能是学习清廷以

红色为主要特徵的官帽而来的而?赏赐?这种行为又是从?顶戴花翎?作为清廷赏给

朝廷功臣的惯例学习而来因为按照勐角董曾向绍兴送礼的记载来看所谓?小礼?是

马?大礼?为牛或者衣服（《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佤族之六》页３１）这也是
在该地区比较普遍的做法意为在当地

#

部传统礼物的层级关中衣服和牛是最高

的（传统摆夷土司送给中国皇帝的是大象送给缅王的是金花这两者层级更高但不

会发生在地方社会的礼物交
7

中因此不做讨论）可以作为佐证的下文将要讨论的

西盟的?三佛祖?他在委任头人时给每个头人都刻了大印送出的也是衣服?不

见顶帽的记载（《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佤族之六》页３３）总的来
.

从笔者目

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耿马下发给圈官的这个?毡帽?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性质上来看

确实比较特殊而考察其周边相关政治势力也只有耿马多次提到曾获赠?顶戴花翎?

一事所以笔者怀疑该物与清廷关联极大

?押青棉花?据资料分为?放押青棉花?和?送押青棉花?即为土司将棉花种子送给

这些负责种植的村寨在收後又以一定?折价?将实物收购回来值得注意的是在

送棉种时土司也要向其支付实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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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整个耿马种植棉花的主要工作而棉花是清末滇西重要的经济作物　

如耿马土司会将各勐／圈寨上贡的棉花集中分配给负责 ?织土布劳役 ?的

圈和寨子　织成的布匹除了供土司官家所用外还用於土司的贸易活动

民国时土司罕裕卿及掌太爷罕文华就合股在缅甸经营 ?裕华纱号 ?　可

以推测棉花一定是其保证经营的重要资本

据《耿马土司课赋译稿 》头人获赠 ?马褂 ?的３个寨子波勐赛勐

贺谢是这样规定的

由朗爷前往办理押青棉花以锄头６把铁铲６把红糖３００片作

为押青棉花价收棉时３地各送５０甩共１５０甩　

每地还礼米１６０碗盐４０块肉４甩茶４筒红糖４０片布１

件连续３年後送每地夥头马褂１件　

从这段材料可知这几个寨子种植棉花由朗爷直接督办所谓朗爷上

文已述和圈官为同一等级只是其与召勐的关更近且住在勐城中
M

管几个寨子具体由村寨的伙头为他们做事因此土司府连续３年成功收棉

?还礼後才会送给每寨的伙头马褂１件指向一种代表荣耀的
O

励机制

获赠毡帽的则是３个圈的圈官以细楞圈为例

送棉花８甩

还礼米５０碗盐１５块肉１５甩茶１５筒红糖２５片酒２５

碗布１件毡帽１顶

放押青棉花１００甩给盐４００块红糖４００块茶２筒

送押青棉花时给米１６０碗盐２００块肉４甩酒４０碗红糖

２００片衣裳１件毡帽１顶　

勐制的再生
#

１１１









有关清末至近代滇西经济的宏观研究可参见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１０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７耿马地区》页２２
?甩?当地计量单位傣语发音?ｚｈｕａｉ３?一甩为３斤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１４
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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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获赠毡帽的圈（另楞圈和另德圈）分
-

负责５０甩青棉花的种植

工作加起来这３个圈一共承担的种植棉花数量为２００甩根据底簿材料其

他圈或寨在给土司贡赋时送的棉花基本是在４甩到１２甩之间这些圈和寨

无疑负责了相当大额的棉花种植工作因此获得的回礼也是相当丰盛的远

超其他圈寨?且由於其经济上的突出贡献圈官和村寨头人们还获得了额

外
O

赏也就是衣帽

而从还礼衣帽的数量来看?毡帽?是最稀少的次为?马褂?再次

为?鞋袜 ?这就暗示了哪怕都作为 ?衣物 ?这些物品也是有等级之分

的当然最直接的证据是材料中显示村寨头人获赠的是 ?马褂 ?（衣

裳）而圈官们获得的则是?毡帽?这样不同物品背後所折射的层级观念

和其礼仪上的规定就呼之欲出了

傣族的民族文化中有一整套将社会体系和人的身体联起来的认知其

中?头部?被认为是最高贵的部份傣语称为?贺?一般?抚顶?赠送

帽子这种行为只能发生在长辈对小辈的关中像在土司之间互送礼物时

是
1

不会出现帽子的?毡帽??马褂?和其他回礼的米盐不同它实

际的经济价值?不高因此这些穿戴之物尤其是?毡帽?对於这些被回礼

的圈寨来
.

事实上有超出物资本身价值的政治与礼仪上的意义即这类礼

物的赠送行为背後折射的是双方对各自处在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一种确

认

因此在礼物背後的文化意涵之外我们进一步发现与更广阔区域
#

召

勐们之间的礼物往来不同　?勐／圈—寨?制度中礼物交
7

的具体规则是

针对某个圈与中心勐的关而被制定的也就是
.

对於每个赠送礼物的单

位以什
4

形式接受礼物要回什
4

礼或者不回礼这个规则的制定权力

掌握在召勐的手中而规则又是通过具体的当下的关所不断调整确定

的

通过对?大印?和?礼物?的分析可以发现自称拥有神圣性的首领们

依靠使用一些重要的?物?可以在地方社会不断
"

化其权威和合法性而

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在不断建立和生
(

一套地方礼仪或者
.

价值规范而这套

价值规范又被与其
(

生紧密关联的人群所认可当 ?勐／圈—寨 ?制度被山

地首领部份地学习和後他们在
#

部也同样尝试奉行类似的礼仪

１１２ 朱迪

 更大范围掸傣首领们的礼物交
7

的研究可参见王雪莹《从献礼到?卖１４—１９世纪跨
文化物资交流中掸傣首领式

#

外生存法则》（广州中山大学未刊博士论文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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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山地首领所利用的区域?正统话语?

在分析了 ?勐／圈—寨 ?制度具备的结构性特徵和礼仪规范是如何建立

的之後本文认为该制度在具有影响力的?召勐?的推行之下开始促成地

方上一套?正统?政治话语的生成?在清末至民国被不同的地方首领们所

利用反过来又不断
"

化这套制度的稳定性这样就形成了整套制度的再次

生
(

（清末滇缅边境形势见附图６）

班洪首领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因为帮助调解勐角勐董
)

端有功被

逶南道刘春霖请云贵总督王文韶奏於朝赐为?土都司衔?赐名胡玉山

?赐印　後又在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因为抗击英国侵略炉房矿山有功

（即?班洪班老抗英?事件）其後人（亦称?胡玉山?）被云南省政府

委任为班洪总管　在获得了国家正式职官时班洪的整个行政制度架构

实际据方国瑜所见与摆夷土司的政治架构十分类似

班洪有大小衙门之分总管署为大衙门二老爷三老爷六老爷

七老爷为小衙门每年所收门
0@

由大衙门徵之尝酌分若干与

小衙门在总管之下设置大小头目为世袭官平时则各管一区

之事徵
@

应役传达命令由头目行之　

这同样是以血缘界限区分核心统治群体与盷边被统治人群的一种模式

?总管?即为?土司?其兄弟则成为权力中心的贵族?小衙门??姓群

体按首领世袭的制度被委任成 ?大小头目 ?实际上同 ?勐／圈—寨 ?体

系中的?圈官?是同质的承担徵
N

管理基层人民的具体工作在获得正

式官职之後除了
#

部行政框架类似的班洪也有其 ?大印 ?在一份

１９４９年班洪总管给孟定土司的信《丧共悲喜同庆》中最後落款的日期上

就盖有?云南省班洪总管之官防?的长方形印　

除了如班洪这样获得国家正式官职的地方势力阿瓦山区还有许多?未

获得国家正式官职的酋长也在学习这套?正统话语?方国瑜曾将阿瓦山

区诸酋长所藏印成印谱其中共６枚红色印谱每一枚印谱右边都标注了

勐制的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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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朋等撰《东华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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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之王的名称和印的材质印的材质分为铜质铁质和木质３种类型　在

《班洪风土记》中他亦提到如怕令这样的部落是如何学习班洪作了?伪

印??管理地方的

班弄与
0

板之间有怕令今属班癋其头目徵收门
0

所用之

印正与班洪之印同亦班洪印之古老可证此印为仿造而怕令

原为班洪属用此印始可徵收
@

课怕令头人叛而附班癋伪造一

印以欺百姓　

类似的情癋还发生在西盟山区　这片山区在清中期以後亦盠现了大小

各种势力当地传
.

在光绪初年有位被称作 ?三佛祖 ?　的首领带领拉祜

族打赢了佤族事後双方剽牛议和?且由?三佛祖?委任马散班约阿

莫完牙等地的佤族头人为 ?新爷 ? ?新官 ? ?掌爷 ? ?客长 ?

?管事??夥头?等等这些称号是依其原有势力大小不同加委的头人

间
*

有
1

对的统属关封任时由?三佛祖?赠以衣物食盐等?经过宗

教仪式?栓线叫魂?完成
3

封後其女婿李通明做了他的继任者?被清廷

3

封为土司　《光绪续云南通志 》中对此事有载 ?光绪十八年正月谕

云南镇边地方上年间有新附裸夷聚
'

滋事拒捕戕官……分路进攻……东

主……搜获伪印旗帜枪刀多件……将向来归化之西盟三佛主一?招

降?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资料中记载代表?三佛祖?统治权威的也是一颗保

存在佛殿的大印 （?伪印 ?）同时据
.

三佛祖在西盟曾发过３颗铜质大

印由扎拉扎谢（李文兴後继任李通明之位 ）扎得３人掌管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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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丽琨〈见证历史的滇边卡瓦山诸部酋长印谱〉 《云南档案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页４３—４４（见附图７）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９
西盟山区即今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位於阿瓦山区之东南方向过去为孟连摆夷土

司所领民间认为阿瓦和西盟两个山区间曾经常年?敌对?部落间互相?砍头?

所谓?三佛祖?据董菊芬考证为西盟铜金和尚之下 ?五佛五经 ?体系中的 ?东主

佛?名?阿霞佛?可参考董菊芬〈西盟?三佛祖?溯源〉《今日民族》２００７
年第９期页４２—４４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佤族调查材料之六》（

#

部资料）页３３—３５但正史中未见李通明此人
王文韶等纂修《续云南通志稿》（光绪二十七年刻本）〈上谕卷首四〉页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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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３颗铜印?自李通明归汉後不用仅在过年的时候供奉?　同时三佛祖

还划分他们３人的管辖区域为３个?角马?每个角马又辖十数二十数个寨

子　在这些山地首领向朝廷寻求正式身份的同时他们也通过自 ?大

印?和宗教仪式结合的礼物赠与等方式向被统治的民
'

宣?自身统治的合

法性这无疑体现了地方首领在区域权力场域当中的能动性

另外马健雄在〈?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

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一文中通过对澜沧江以西缅宁以南山区社会人群

组织方式变动的探讨提出１８世纪９０年代之後该区域山区?圈?的体系逐

渐被新兴的?五佛五经?所取代　本文大致赞同其对 ?五佛五经 ?体系偏

向宗教政治运动的分析但同时也认为这种体系本身就是山地人群对基於

?勐／圈—寨?制度所形成的区域 ?正统话语 ?的利用它不仅体现了马健

雄所认为的?流动人群与清廷的对抗?同样也是地方实践者在区域
#)

取

更广泛政治认可的一种努力

在这些地方的行政体系中勐一级的 ?召贺罕 ?被 ?总管 ? ?三佛

祖??佛王?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称谓所代替而在当地的汉语语境中他

们都可以被称为?土司??且无论是在坝区还是山区人群的心目中他们

都是掌管?大印?这一重要象徵物的首领彼此之间拥有近乎平等的政治身

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取得了与?召勐?同等的身份同时处於这样一

种制度最核心支配位的仍是某个中心血缘群体而其下的?寨?一层级的行

政单位又被?姓世袭的?头目??新爷?等人所支配本质也同样是?召

勐?将权力分让出去的做法但与勐制类似这类政权组织最重要的
#

核即

为对管理人群之
N

课的收取以及武装动员的能力

在这些山地社会 ?勐／圈—寨 ?的制度几乎是被完整地了下来

首先是制度运作的模式都是由中心血缘群体向非血缘群体分让权力?设

立类似圈的 ?角马 ? ?区 ?具体统辖各个村寨联合体其次是利用 ?大

印?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且同样有类似的作为礼仪重要标?的 ?礼

物?的流动只是其礼物的流动方式?未发展得如 ?勐／圈—寨 ?
#

部那
4

勐制的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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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佤族调查材料之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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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佤山礼物交
7

的特徵中只体现了 ?勐／圈—

寨?礼物交
7

的第一个特徵即在礼物交
7

时体现出当时情境下的社会文化

意涵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山区传统的政治体系事实上也建立在一种早期

王权系统的基础之上类似人类学家所研究的?ｂｉｇｍａｎ?　类型在班洪的

田野调查显示只有 ?王 ?所在的村寨才能被称之为 ?班 ?譬如 ?班

洪??班癋 ?等大寨 （常被翻译为 ?某某部落 ?）普通的村落则称

?永?或?羊?即汉文翻译中的?寨?（常被翻译成?某某寨?）在他

们的世界眧?佤王?有类似?神?或?佛?化身一样的神圣性———在
*

有

南传佛教传入的村寨 ?佤王 ?的神圣性是透过其神秘的
(

生方式维持

的　在南传佛教传入的村寨?佤王 ?的神圣性则砯加了 ?佛 ?的成分

但无论是哪种神圣性每年重要节日前後村寨各家各
J

都要给其送礼礼

物包含两支腊条（蜂腊所的扁长形腊烛）毫崩（糯米成的饼）眕酒

若干　传统上被其所统领的其他的山地部落也同样需要前来送礼?且

?佤王?不需要回礼

这可能暗示着佤王们虽然试图用类似 ?勐／圈—寨 ?的制度管理自己

的势力范围但由於这套制度被移植和学习的时间还较短?未同摆夷土司

一样有一个较长时段的整合人群的过程（这种人群整合的过程体现在摆夷

土司杂的礼物交
7

体系中）其合法性基本是建立在部落头人的个人魅力

和神圣性之上的而不仅仅是其政治身份不过无论如何和勐制遭遇後

山地首领们开始意识到获得中央王朝所承认的正式身份的重要性到了近

代在被摆夷土司所?
M

领?的山区势力较大的部落首领们同样被封为土

司或?大印?自号为王由此?勐?这种曾经
"

势的政治话语又逐渐被

国家土司的正统体制所蚕食?土司?成为地方上唯一正统之政权代表

於是从某种意义上来
.

?土司?一词在该区域社会已经超越了国家

所规定的官员身份的原始含义而成为各类?王?的代称因此在後期学者

们及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但凡是当地的首领必被本地人认作是?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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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未受到南传佛教影响的村寨?佤王?的

(

生借助传统的神秘仪式即放一经

过宗教头人做了仪式的公矱在村子眧它去到的第一家眧的男性长辈即为下一任 ?佤

王?（田野调查时间２０２３年４月地点云南省沧源县糯良村）
事实上腊条毫崩眕酒皆为其社区宗教仪式中最基础和常见的仪式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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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历史记忆的
(

生从侧面
.

明土司制度在这片区域完成了多层次的再

生
(

也向我们展现了当地社会如何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更迭从而参与到

国家整合的过程当中

更进一步的这种统治策略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摆夷土司对於中央王朝土

司制度的一种再生
(

虽然 ?勐／圈—寨 ?的管理方式?不一定是对土司制

度的完全模仿但不可否认召勐们在地方上获得
1

对权力的开端与王朝的

关十分密切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早在勐制和土司制度之前澜沧江

流域的社会就具备村寨联合的传统政治生态 ?勐／圈—寨 ?制度本身就是

在历史上澜沧江流域传统的村寨政治生态的实践中
(

生的只是在清末和民

国地方首领们最终以?国家的在场?———也即?土司?在当地的
1

对合法

性彰显了制度的稳定?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某个具体土司?本人?的权

威也许会衰落
L

弱但?土司?这一头衔本身作为一种政治话语
%

逐渐在

该区域成为非常重要的权力标乃至唯一?正统?

五总结区域传统与?国家在场?

如果将?勐?视作掸傣民族一种典型的传统国家模式其关键在於血缘

继嗣的稳定和对中心村寨的经济及人身控制那
4

?圈?作为一种行政区划

或地缘观念其发展得益於摆夷土司成为王朝国家的?土司?之後必须承担

保疆戍边责任下的治理策略也即清代边疆部份摆夷土司参照王朝的土司

制度改造了自身的统治传统创造出一种积极管理 ?非我族类 ?的行政系

统

这套?勐／圈—寨 ?的治理体系的关键是以传统 ?勐 ?的血缘纽带为核

心向外圈的?姓村寨联合体首领们进行
3

封将自身的合法性权力分让出

一部份来达到对尽可能大的区域范围的统治和管理

这种治理体系契合该区域长久以来的政治传统即处在分化和扩张中的

村寨们倾向於朝着成为更大的共同体联合合理化了?召勐?们按照勐的传

统向过去?无国家人群?收取银粮负担的行为不断试图将更杂的人群整

合进自身的统治之中同时这套系统还是一种可以直接与中央王朝
#

地官

员对话的政治语言不仅加
"

了与王朝国家的沟通还在事实层面通过这种

行政划分更进一步地收束了自身对本领土
#

的掌控力

更进一步的当土司们试图用这种 ?勐／圈—寨 ?的制度去统治山区中

更边缘的人群时基於在历史过程中共同习得和形成的政治传统山区族群

勐制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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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领们也迅速掌握了这套制度话语?开始尝试越过摆夷土司成为国家的

直接代理人本质上正如马健雄所指出的那样新任土司需要得到王朝中央

直接授权其官位礼仪和权力符号系统都必须遵从王朝 ?天下体系?政治

制度　即边疆社会对?国家在场 ?的
1

对认可其根源在於摆夷土司们所

再造的政治制度和治理办法在明清两代广泛的传播和施行

D

春来在《从?域到旧疆》中提到贵州西北部在清前中期成为?旧疆?

之後该区域的?则溪?制度传统直到民国都对地方社会
(

生着持续深远

的影响　新旧制度的遭遇不一定以旧制度的全面败北为结局在本文所关

注的区域
#

二者是以一种共存的姿态达成了相互的理解和融合生
(

出一

整套能
+

被大部份人接受的地方性知识———最早在此区域
#

活动的人群可能

确实从属於不同的制度但这?不妨碍他们共同构建一套区域
#

通用的行为

准则

当然这套杂的制度融合过程中还伴有一系列宗教信仰仪式的运用和

实践其中以?勐神?祭祀和盷期性的佛事活动最为突出甚至到了清代末

年耿马土司将二者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整合治下所有人群的宗教活

动———?念大经?其背後反映的社会现实亦是一种普遍的政治联合话语

被广泛接受的结果但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责任编辑程锦荷实习编辑余茗）

１１８ 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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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雄〈明清时期掸傣土司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页１９—３２
D

春来《从?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页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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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罕甸前来建勐之初该区域的地方势力一览表

勐勐早期地方势力一览

地区 头人

山区 景庄 混罕胆

坝区
勐库 罕甸

允养 法宏法腊

附表２耿马土司地区?勐?和?圈?承担赋役一览表

　赋役

地区　

１门
J

课银 ２田赋粮课

正
课

防
务
课
银

祭
神
课
银

正
粮

附粮

（替代

夫役）

田
租

３

种田

夫役

４

鸦片

眕课

５

商

课

６

织土

布徭

役

７

贡

赋

坝区

勐

勐角

勐董

勐省

勐岛

勐撒

勐永

勐旨

勐颇

勐耿马

勐角

勐董

勐省

勐岛

勐撒

勐永

勐旨

勐颇

勐简

勐耿

马各

村寨

勐撒

勐永

勐旨

勐撒

勐永

遮哈

上坝

勐简

勐来

勐岛

勐旨

勐颇

勐短

遮哈

圈

芒抗

召袜

海楞

允楞

军晚多

军晚恶

军弄

允佑８圈

海岛

海来

等７

圈

芒抗

海岛

等８圈

芒信

等６

圈

允楞

海楞等

６圈

及耿

马城

南木弄

等寨

其他

勐简坝

（１３寨）

上坝

（２２寨）

耿马坝中２８寨

勐制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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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赋役

地区　

１门
J

课银 ２田赋粮课

正
课

防
务
课
银

祭
神
课
银

正
粮

附粮

（替代

夫役）

田
租

３

种田

夫役

４

鸦片

眕课

５

商

课

６

织土

布徭

役

７

贡

赋

山区

圈

世茂

翁达

班令

等２６圈

班令

悉宜

等３３圈

悉宜等

４街

世茂

班令

琅琊

芒肯

等１９

圈

其他

J

肯圈

（５寨）

悉宜圈

（４寨）

芒佑圈

（６寨）

枯乃

等１３

圈

芒艾

等寨

备盰１具体数额略去２坝区和山区的划分原档案已有标注

资料来源杨铸编著《耿马历史资料集·耿马地方志史料丛书之二》页１—２７

附表３耿马不同山区圈官对比表

圈名 悉宜 翁达

官职名 新爷（圈官）

实管 圈中各个村寨的大小管事夥头

特权

私庄（薪俸田）不承担各种负担指使百姓无偿做工

收受管辖各寨实物纳贡执行死刑

收取上缴给土司门
J

银的?尾银?
年节收受管辖各寨的礼物

委任方式
土司委任

世袭 形式上不世袭实际世袭

职责 替土司摊派各种负担杂
N

和劳役收缴门
J

课银组织武装

资料来源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云南耿马孟连双江佤族社会调查材料

佤族调查材料之五》页１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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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明代勐勐周边政治势力示意图

图片
.

明本示意图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１８２０年层数据 （河流 ）ＣＨＧＩＳＶ４和

Ｍａｐｚ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的地形图绘

附图２勐勐早期世系关图

图片
.

明关於为什
4

罕甸的儿子叫做思罕梅的问题简单来
.

在滇西傣族先民最早
*

有姓氏其贵族阶层作为土司进入王朝的官职体系後由於父系继嗣规范的要

求在贵族阶层中慢慢形成?姓氏?的观念也即江应睴指出的?傣族
*

有宗族

观念但重血亲?譬如明代蛮莫安抚使罕忠在一些史料中又被记载为思忠

其实与麓川的思氏有血缘关（江应睴 《傣族史 》页２８４）正文中亦有关

於姓氏的讨论

勐制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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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耿马?九勐十三圈?之势力范围示意图

图片
.

明本示意图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１８２０年层数据 （河流 ）ＣＨＧＩＳＶ４和

Ｍａｐｚ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的地形图绘由於耿马的圈实在太过繁多有些还难以

确定具体方位因此本图上只标盰了本文中出现的?且能
+

确定方位的圈

附图４耿马摆夷土司政权结构及圈层权力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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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孟连委任状印件

资料来源尹仑唐立郑
!

编 《中国云南孟连傣文古籍编目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

社２０１０）页１７４

勐制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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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６清末滇缅边境形势示意图

图片
.

明本示意图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１８２０年层数据 （河流府界县级治

所村镇）ＣＨＧＩＳＶ４和Ｍａｐｚ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的地形图绘括号
#

西元年份

为中央王朝对其最早设治时间

附图７卡佤山酋长印

资料来源和丽琨〈见证历史的滇边卡瓦山诸部酋长印谱〉《云南档案》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页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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